Ch4拉丁美洲

地理98乙曾寶慧

	環境地理
	拉丁美洲的熱帶雨林，尤其在亞馬遜盆地，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多樣性的保留地。如何經營此區的多樣性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人口聚落
	拉美地區是開發中國家中都市化最盛的區域，有7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超過1000萬人口的巨大城市在這裡可以找到四個。

	文化一致及多元性
	拉美音樂擁有全球的的聽眾。不管是否為探戈的節拍或Shakira或瑞奇馬汀的熱潮，拉丁音樂遍及全世界。

	地理政治的架構
	拉美印地安人的恐怖主義正在抬升。中美和安地列斯山區原住民藉由要求領地和文化的承認，以達其政治訴求。

	社經發展
	從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到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以及現今的中美自由貿易協定(CAFTA)，經濟整合改變拉美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貿易關係。


    北起墨西哥延伸至南美洲的端點，拉美區域的一致性有大部分是源自共同的殖民歷史，而非來自今日所見的不同發展程度。500多年前，伊比利半島國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啟了美洲的征服史。伊比利的痕跡至今仍遍及此區：官方顯示有2/3的居民說西班牙語，其餘說葡萄牙語。伊比利建築及市鎮設計增加了殖民地景的一致性。雖然有廣大部分人口名義上信仰天主教，但是主流基督新教教派和五旬節教派(Pentecostal)團體卻已進駐此區。歐式的特色與不同的印地安民族融合。印地安文化殘留在玻利維亞、祕魯、厄瓜多爾、瓜地馬拉和南墨西哥的影響依然強烈，廣大又多元的原住民人口保存其母語、服飾和傳統。在初始的征服之後，其他的文化群體注入於原住民和伊比利人民的混雜群體。奴隸制度的遺留透露強烈的非洲影響性，尤其在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的海岸並遍及巴西。19、20世紀新的一波定居者來自西班牙、義大利、德國、日本和黎巴嫩。結果成為世界上種族最混雜的地區之一。現代拉美國家是多種族的，有獨特的原住民和外來移民組成和非常不同的社經發展比率。(圖4.1；方塊文章：疆界的確定)

    透由殖民主義、移民和貿易，全球化的力量嵌入了拉美的地景。早期的西班牙帝國密集開採貴金屬，遣送滿載金銀的大型帆船橫越大西洋。葡人開始成為主要的染料木、糖製品、黃金以及之後的咖啡生產者。在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對北美和歐洲的出口加速了此區的經濟。大部分的國家專業於一至二種的產品：大豆和咖啡，肉品和羊毛，大麥和玉米，石油和銅礦。這類初級(產業)出口傳統，根據拉美的經濟學者，導致一個不健全的依賴式經濟。他們爭執1960年代拉美經濟過度專一化，以及面對這不公平的貿易形式阻礙了整體發展。從那時起拉美地區工業化和多元化它們的生產，但此區仍是北美、歐洲和東亞的基本商品大宗生產國。然而，經濟地景的改變，反映在內部消費和出口的製造水準提高。拉美區域內部的貿易以及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影響(見ch3)和新形成的中美自由貿易組織(CAFTA)都是提高半球經濟整合的指標。

    

    儘管地區不斷成長的工業能力，提煉式工業仍將持續盛行，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此區豐富的自然資源。拉美是地球最大雨林、最大河川流量以及廣大的天然氣、石油和銅礦區的起源地。附屬其上的廣闊疆界、熱帶區位和相對低密度的人口(拉美人口是印度地區的一半，面積卻是它的7倍)，此區也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多樣性保留區之一。如何經營此區的多樣性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圖4.2)。

    面積大致等同於北美區，拉美擁有超過5億的非常龐大且成長快速的人口。其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巴西，有將近1.8億的人口，是世界上第五大國。其次是墨西哥，有1.06億人口。在最近40年此區的人口成長率大幅下降，可從今日典型的拉美婦女撫養3個小孩和1960年代的六個相比窺之一二。不同於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3/4的拉美人居住在城市。令人吃驚的是百萬人口的巨大城市(megacities)數目。聖保羅、墨西哥市、布宜諾斯艾利斯和里約熱內盧，都擁有超過1000萬的人口。此外，有至少40個城市擁有超過100萬的居民。

    拉美的都市自然生活，展現對比的地景。現代的自動化和高科技工業、高聳的公寓以及城市外緣並列的貧民窟、街頭攤販和工匠，他們是都市階層的窮人。許多拉美國家共同進入中等收入的行列，並扶持龐大的中產階層。但是國家負債、政治醜聞、貨幣貶值和三位數的通貨膨脹，已引發嚴重的經濟困境遍及此區，尤其是在1980年代。今日的新自由政策鼓勵外來投資、出口生產以及民營，皆已被多國採用。這些政策成為拉美近來經濟全球化的影響例子。結果是紛雜的，一些國家正經驗著驚人的經濟成長，但是卻深化了貧富的差距。

環境地理：新熱帶區多樣性

    此地區絕大部分都以其熱帶性為特色。拉美的旅遊廣告展現了青翠的森林和色彩鮮豔的鸚鵡。自然學者渴望了解這長久以來吸引他們的新熱帶區的獨特動、植物群的多樣性和特點—
那些正是西半球的熱帶生態系統。查理．達爾文藉由兩年間的熱帶拉美行而啟發的演化論洞見是毫無意外的。即至今日，科學家努力去了解遍佈此區的複雜生態系統、辨明新種、保存基因資源以及闡示人類聚落的影響性，尤其是在新熱帶森林區。拉美並非所有區域都落在熱帶。重要的人口中心，明顯的如：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和聖地牙哥(智利首都)，就位在南迴歸線 (tropic of Capricorn也就是23°26’22”S)帶之南。大部分的北部墨西哥，包含蒙特里(Monterrey)，皆位於北迴歸線(tropic of Cancer也就是23°26’22”S)。但是，拉美卻給人熱帶氣候和植被盛行此區的意象。

    板塊構造運動解答此區大半的地貌。當南、北美板塊緩慢朝西漂移，Nazca, Cocos和太平洋板塊同時沒入其下(圖4.3)。接觸帶上形成深海溝，例如：秘魯和智利外海的洪堡海溝，潛沒板塊褶皺同時抬起陸表，造成了地質年輕的西部山脈，如：安地斯山脈、中美火山軸線(Volcanic Axis of Central America)。此區對威脅人們生命財產的地震特別顯得脆弱。2001年2月席捲薩爾瓦多的大地震造成900人喪生，摧毀超過10萬戶家園。相反地，在大西洋一側則以潮溼的低地點綴名為地盾(shield)的高原為特色。

拉美地區面臨的環境議題

    即使廣大的疆界和相對低密度的人口，拉美並未經歷如同在東亞和歐洲，同樣程度的環境退化。最糟糕的環境問題發生在城市(city)四周的河川、海岸和過度放牧的地帶。關心濫伐、生物多樣性流失、耕地退化以及都市地帶的可居住性，是此區現在主要的環境議題。(圖4.4)

然而所遺留大半的未開發區卻提供了難以想像的多樣性動、植物。遍及此區的國家公園是獨特動、植物族群的保護傘。像是哥斯大黎加和巴西的環境運動的成長，也產生了一個有名且具政治支持的 “綠色”倡議(green initiatives)。進入21世紀的拉美比起世界其他國家似乎更能避免環境的錯誤。在同時，全球市場帶來的經濟壓力也驅使政府剝削自然資源。挑戰在於管理這一大片的自然資源，要能在獲取經濟利益之下顧及保育的生態平和。(見『全球到地方：對環境友善的咖啡能促進生物多樣性嗎？』)另一項挑戰則是讓居住在拉美大型城市的百萬居民能有好的生活環境。


墨西哥谷

    墨西哥谷位於墨西哥中央大高原南緣。它是孕育阿茲特克文明和墨西哥市(一個1800萬人口的大都會區)的地點。面臨的嚴重問題—致命的生態系統，強調如何使交織著環境、人口、科技和政策等令人氣餒的墨西哥市更適宜人居。這個曾經理想的高海拔盆地，有著終年溫和的氣候、肥沃土壤和豐沛水量，環繞於冰帽覆蓋的火山，是原住民早期的聚落和植物馴化中心。再來他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殖民城市之一。種種特色，無疑使得墨西哥市保有其原始性進入21世紀，即便環境背景使其在幾世紀前深具吸引力，但產生了近代的挑戰。一些最為迫切的問題，像是空氣品質、足夠的水源和因為超抽地下水造成的地層下陷(土壤陷落)。

    長期盤繞墨西哥市的煙霧太多以至今日的遊客無法覺察周圍的山脈，因為幾乎不可見。

墨西哥市從1960年代的成長率驚人(1950-1980間的年成長率為4.8%)。難以想像有這麼多的空氣污染製造源。它坐落在海拔2250公尺的碗狀地形，使得逆溫層積聚有毒廢氣和工業煙塵和排泄物(圖4.5)。在污染最嚴重的緊急期間，當冬天的逆溫層困住污染物，學童必須待在室內，使高污染的汽機車無法行駛於街道。1980年代晚期，政府機關終於對降低工廠和汽車廢氣排放採取行動。大都會區300萬輛車採用無鉛汽油，一些高污染的工廠也已關閉。事實上，2001年研究顯示，高濃度的鉛、二氧化碳和硫化物在大氣層中含量開始下降。然而，像是空氣污染造成呼吸系統健康的消耗，反映在因心血管疾病、流感和肺炎。1990年代之前，墨市人口成長率已降至1%以下，明顯地，人們加速了污染和擁擠度、高成本和犯罪，這些都與墨西哥的最大城息息相關。距離市中心160公里之遙的小型城鎮也納入了通勤範圍。如果範圍持續擴展，可預期的是，在2050年之前，墨西哥的巨型都會帶將會囊括大約5000萬的人口。

    墨西哥市最殘酷的環境問題之一就是水資源。它是一個國家安全議題，不僅只是對於首都，而是一整個國家。諷刺的是，豐富的水資源卻是使得此區成為具有吸引力的定居地點的原因。大型的淺水湖一度填滿山谷，但是幾世紀過後絕大部分都已排乾水成為農田。當地面水漸漸稀少，水井紛紛豎立連通盆區的最大地下蓄水層。今日的大都會區有大約70%的用水是取自於谷中的地下含水層。令人困擾的是，過分抽取的地下水層，使得土壤含水層遭受排放汙水管線滲漏污染的風險。為降低對地下水層的依賴性，抽取自160公里外的高處山丘的水源，但水源短缺問題仍未改善。因為墨市是眾多漏水情形嚴重的國家之一，有1/3的水進入輸水系統的水都漏光了。

    墨西哥市的下沉正在加劇，20世紀下沉了9公尺，但威尼斯卻只有23公分。對於依賴地下水的墨市此問題仍然存在。建築物的地基遭破壞、自來水管線和污水道破裂，維修小組馳騁於市街，一年中有高達40000起的水管線破裂。珍貴的地標，如中央廣場的國家大教堂也因坍塌而需鷹架支撐。因為下陷，城市中心的地下水不再抽取，下陷也減至一年2.5公分。但周圍地區仍密佈著水井，某些地區下沉有多達一年50公分。

    這些嚴重的都市環境問題因為貧窮和政府的反應消極而更加惡化。1970-1980年代，政客及工業家否認有任何問題。大部份的世紀，墨西哥的一黨規則消除了環境改革的可能性。當墨國最終引進了無鉛汽油和催化整流器(catalytic converters)、掩埋場、老齡車和迷你巴士，且不守規章的工廠仍持續蔓延，散被播污染物至空氣中。墨市最可憐的市民承受莫大的汙染痛苦。想像2百萬的人擠在大都會帶最北角的Cuidad Nezahualcoyotl，與嵌入一個掩埋所有都市垃圾的大型、骯髒的湖泊貧民窟為。通過汙濁氣味掩埋場的運河帶著黑色的分泌物流過鄰近地區。數以萬計的居民沒有室內抽水馬桶，且以掩埋場和運河作為替代品。想當然爾，呼吸道疾病和其他感染性的疾病肆虐這個遭受忽視的城市角落，而孩童似乎是受害最深的一群。拉美都市的窮人絕大比例缺乏乾淨的用水且遭受最多的環境壓力。
濫伐

    拉美最盛行的環境議題莫過於濫伐。中美東部低地和墨西哥的亞馬遜盆地依然存有最獨一無二和驚人比例的熱帶雨林。但其他地區像是巴西的大西洋海岸和中美太平洋海岸的雨林就因農業、聚落和放牧而近乎消失。中緯地區的智利南部的常綠雨林因外銷出口木屑至亞洲市場而砍伐殆盡(圖4.6)。墨西哥北部的針葉林數目也驟降，因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使得商業性伐木成為致富之源。

    然而，熱帶雨林的損失對生態多樣性是一大威脅。它佔有地球土地的6%卻有全球50%的品種生存於此。尤其是亞馬遜盆地，涵蓋全球最廣大且未受干擾的雨林環境，不同於南美因為硬木採伐而至雨林消失，拉美森林通常出現在農業活動的邊境，並被政府分割作為安撫無地農民和政治友邦的報酬，使得雨林淪為利斧和火焰之下，成為政客、定居者的永久聚落、刀耕火種的地區和大群牛隻的放牧場。此外，的巴西、委內瑞拉和哥斯大黎加的淘金和祕魯、玻利維亞和哥倫比亞的古柯葉生產，也促使砍伐加劇。

    巴西對亞馬遜雨林的政策所招致的批評遠超出其他國家，因為它將使16%的雨林消失。在Rondonia，居民沿著一條著名的路定居—BR364，使得國家接近60%的雨林遭砍伐(圖4.7)。令環境保護論者和雨林定居者警覺得是，在1990年代採伐率穩定下降之後，大量增加的砍伐率，估計在2001年一年之中卻有近500萬畝的地。工業採礦、伐木的擴張、新道路網絡的開發、人為造成的森林失火和不斷增長的人口都是雨林採伐率增加的原因。2000年開始的巴西躍進計劃，投入100億來建設新高速公路、鐵路、瓦斯線路、水力發電計畫、電纜線和運河計畫。這些掘發自然資源的模式其規模之大，是世界熱帶雨林之最。熱帶雨林轉成為放牧場的過程，稱作草場化(grassification)—是另一個促成濫伐的實例。 特別是在墨西哥南部、中美洲和巴西的亞馬遜—一個從1960~1980年代一團糟的開發政策，鼓勵伐木以飼養牛隻。對經營大牧場的偏愛，如同一個賦予地位的職業，似乎是來自伊比利的遺風。牛仔(vaquero,cowboy)的形象隱約的放大在此區歷史之中。即便再貧窮的農夫也懂得豢養牲畜的價值性。如同存款帳戶一般，牛隻可以快速的轉賣成現金。雖然這裡有許多天然的草場適合放牧，像是：南美大草原、查科和彭巴草原，但是快速的將森林轉變成放牧場，使得經營大牧場成為了此片土地災難的根源。最終的結果則是1980年代時牛隻的破產，當世界價格崩盤之時。即便防範國內對牛肉的需求增加，大牧場經營在遙遠的熱帶邊線仍少有能經濟上的自給自足。
耕地的剝蝕
    農業現代化的壓力促使一連串的環境問題。鼓勵農夫採納玉米、大豆和馬鈴薯的雜交種使得基因多樣性散失。中美安地列斯和墨西哥成立保留原生種的農業研究中心正在進行，然而許多有用的原生植物已經消失。大量使用的化肥和殺蟲劑沖入地表和地下水供應區造成許多鄉村區水源遭受污染。有毒葯劑的暴露導致農場工人灼傷和起疹，大量使用化劑甚至使某些區的生育缺陷率攀升。例如：Sinaloa和墨西哥。巴西巴拉那(Paraná)的玄武高原的火山土壤和磚紅壤（oxisols）的生產力下降，是因為火山土壤侵蝕減緩和土壤保育的策略失敗。相反地，拉美潮濕的熱帶低地區當自然覆蓋物移除後，快速退化成乾涸的積水漥地，使得農業墾殖近乎不可能。諷刺的是大規模農場的鞏固逼迫農民在邊坡墾殖，造成的沖溝和山崩使得生產力下降(圖4.8)。近來拉美城市的擴張消耗了包括可耕地和水資源，縮減此區最好的農業面積。  

都市環境的挑戰

    對於多數拉美人民而言，空氣污染、水源不足、垃圾移除是每天生活遭遇的迫切環境問題。因此，環保活動份子努力提出「綠色法規」和舉行造勢運動。在開發中國家裡都市化最盛的拉美地區，與其他亞、非洲國家相較，其城市居民應有更好的自來水、污水下水道以及電力系統。再來，都市聚落的密度似乎鼓舞了大規模的運輸系統廣布—公眾或私人巴士和貨車路線使得城市間往來更行便利。然而無可避免地，因為高密度公設導致的環境問題，且最終需昂貴的基礎建設的修復。因為貨幣貶值、通貨膨脹和外債，類似計畫的金錢預算永遠不夠使用。因為許多城市居民住在未經規劃、違章建築(sqatter settlement)，以效力來追溯服務這些社區顯得既困難又花錢。這些聚落對天然災害的相對脆弱性反應在1999年12月的加拉加斯和委內瑞拉的毀滅性的山崩。城市北部海岸山脈不尋常的大雨引發大規模的泥流和土石滑落以致埋沒所有的社區。死亡人數估計有10000~40000，堪稱為拉美區20世紀最嚴重的天然災害。

    工業化也是主要的汙染因素。工廠、發電和交通運輸也皆會促進都市污染。馬虎地環境法執行效率似乎也只能做到一個基準。在最糟糕的例子中，1980年代聖保羅鄰近的工業中心「Cubatão」現對工廠煙囪噴出物感到頭痛噁心的案例，但遭到忽視。1984年瓦斯管線滲漏到整個貧民區聚落，氣味因為此谷區工業污染物產生的惡臭而未被察覺，直到瓦斯引爆的火勢燒死200多人。一年以後，此區又因氨管線破裂而疏散了6000多人，並有65人送醫。工廠卻將此事視為事業風險的一部份，輕描淡寫此次災難的做法使精神受創的居民控訴其為最嚴酷的虐待。Cubatão的事件，不僅是雨林的濫伐，也稱譽於賦予巴西的環境運動莫大的精神鼓舞。距離Cubatão不遠處是古里提巴(Curitiba)—巴拉那州(巴西東南城市)的首都。Curitiba因為相對簡單但新潮的土地決策而成為著名的「綠色城市」。超過2百萬人定居於這個工業和商業中心，然而人口密集度卻明顯少於其他同等級的城市。1960年代因為位置易遭受洪氾，城市規劃者建造排洪道和保留部分自然排洪區像是公園，但是暴增的人口使得此政策愈顯困難。這些增加的綠色空間降低了洪氾的負面影響。接下來，公共運輸成為最優先的事項。新潮且乾淨的巴士系統以快速載乘客人為特色。Curitiba成為開發中國家大眾運輸的典範。城市提供與環境相關課程的短期免費大學給對有興趣學習簡單方法來改善都市環境的人。最後，低技術但有效的回收計劃大大減少了固體廢棄物。像Curitiba這樣的城市示範了良好得規劃自然在經濟和生態層面皆是可行的。為了理解環境的多樣性，拉美人民必須努力與開發政策搏鬥並且了解其區域的自然地理是非常重要的。

西部山脈和東部地盾
    歷史上說來，最重要的熱帶拉美的聚落區並非沿著此區主要的河川，而是橫越它的地盾、高原和肥沃的山間盆地。在這些融合著耕地、溫和氣候和充足與量的各個地方，產生了此區最富生產力的農業地帶和最密集的聚落。舉例來說，墨西哥高原是廣大的高地地區環繞於馬德雷山脈之間。墨西哥山谷位於南部高原的末端。相似地，巴西南部山脈的抬升和富含水源的盆地，提供理想的農耕環境這些特別肥沃的地區能支持高密度的人口，所以並不需要對崛起於此環境的墨西哥市和聖保羅這兩個最大的城市感到驚訝。拉美高地也借用了這個特色。繁榮的熱帶谷地依偎在冰帽覆蓋的山脈之下意味著此趨相近的熱帶多樣性。最為壯觀的高地地區中，安地列斯的走向就像脊柱一般，貫通南美洲的長度。

安地列斯山脈
    起始於西北方委內瑞拉結束於火地群島(Tierra del Fuego)，這個相當年輕的山脈延伸近8000公里長。因為海陸板塊的碰撞而隆起為一系列的褶皺和斷層沉積岩，且有冰晶和火山岩層入侵。安地列斯山脈造山運動依然進行，活躍的火山作用和規律的地震在此區甚為平常。結果就是生態和地理多變的山脈鏈—有30座超過6000公尺的高山。由於這些山脈劇烈和複雜的起源，許多珍貴的礦脈和金屬在此區被發現。須多安地列斯國家的起始經濟財富皆來自銀、金、錫、銅和鐵礦。已知的安地列斯的長度，山脈典型地被畫分成北、中和南部的組成。北部安地列斯在和臨界的厄瓜多爾合併之前，其在哥倫比亞實際上分裂成三個獨特的山脈範圍。高海拔的高原和積雪的山峰區分了中美厄瓜多爾、秘魯和玻利維亞的安地列斯，它在此區延伸至最寬的範圍。引人興趣的是秘魯和玻利維亞的無樹高地平原，稱作Altiplano，這個抬升高原，高度從3600公尺到4000公尺的範圍，且可做有限度的放牧利用。兩個高地湖泊位於祕魯和玻利維亞邊界的Titica和較小的玻利維亞的 Poopo湖，皆位在Altiplano以及許多的礦區地點(圖4.9)。南部的安地列斯被智利和阿根廷擁有，最高峰也發現於此，就是西半球阿空加瓜峰，至少6958公尺。在智利聖地牙哥南部的這些山脈高度較低且鏈形較不緊密。延伸至最南端的安地列斯其冰河作用最為顯著。

中美和墨西哥的高地

    舊聚落而言，最重要的抬升地表是墨西哥高原和中美的火山軸線Volcanic Axis。墨國和中美大部分的主要城市皆位於此區。傾斜的塊狀在南部有最高高度的抬升，大約2500公尺左右環繞著墨西哥市，以及位於Ciudad Juarez的最低高度1200公尺。高原南部末端的中央岩石台地(Mesa Central)，涵蓋一些底部平坦的盆地散置於火山山峰間。它也涵括了墨西哥的巨大都市—最大人口集中中心像是墨西哥市、瓜達拉哈納(墨西哥西部城市)和柏布拉(墨西哥中部城市)。然而這些具生產力的地區也面臨了嚴重的問題。中央岩石台地曾經肥沃的土地和一度豐沛的地表水以消耗殆盡。水資源短缺已威脅此區的農業生產，有長時間它被視為墨西哥的糧產地區。橫越墨西哥高原是富含銀、銅和鋅礦的礦層。對銀的需求驅使一波波殖民墨西哥的經濟活動。今日墨西哥的經濟是驅使於由墨西哥灣沿岸的石油和瓦斯生產和美墨邊界的工廠。

    沿著中美太平洋沿岸，坐落著從瓜地馬拉延伸到哥斯大黎加的火山鏈。中美火山軸線Volcanic Axis是一個有著翻滾綠意地景的漂亮山丘，抬升盆地附帶著波光閃閃的湖泊和圓錐形的火山山峰。此區能發現超過40座的火山，許多仍持續有活動跡象。它們遺留的營養火山土壤能生產非常多樣的國產作物並出口。大多數的中美人口也是集中於此區—在首都城市或周圍的鄉村村落。農業土地的擴張受阻於大型股份公司，期能生產出口貨品包括牛肉、棉花和咖啡。

但是大部分的農場為小型獨立的自主性財產，其生產玉米、豆莢、南瓜和什錦水果(圖4.10)。中洋脊位在尼加拉瓜火山軸線的東邊。在這個低地山谷有馬拿瓜和尼加拉瓜湖，它是中美洲最大的湖泊。

地盾

南美有三個主要的地盾—有著和非洲及澳洲高地高原相似的裸露的結晶岩石高地地區。巴西和巴塔哥尼亞地盾的高度在200和1500公尺間變動，並且是古代岡瓦納大陸的古地塊殘遺。

以它的自然資源和聚落而言，巴西地盾是較為大型且重要的。除了一致的地表外，巴西地盾覆蓋從亞馬遜盆地北側至巴拉它盆地南側的大部分的巴西。它點綴著在北部的獨立低型山脈和平坦的高原。在東南部的巴西有著一系列的高達2700公尺的山脈。在這些山脈之間是抬升盆地，有著溫和的氣候和肥沃的土壤。坐落在這些盆地之中的其中之一是南美最大都市集中處的聖保羅市。其他主要的人口中心是在高原的海岸邊緣處，那裡大型受保護的灣澳讓里約熱內盧和薩爾瓦多吸引了葡人殖民者。最後，位在巴西地盾南端、以肥沃紅壤(terra roxa)聞名的巴拉那(Parana)玄武高原，生產咖啡、大豆和柑橘。和印度德干高原相似地玄武高原，是岡瓦納陸快破裂產生的古老熔岩流所形成。如此肥沃的地區，使得聖保羅經濟的成長歸因於商品性農業在此區的擴張，尤其是咖啡(圖4.11)。

    巴塔哥尼亞廣大的低平地盾坐落在南美的南端。有「世界的盡頭」之稱的巴塔哥尼亞，其大部分是有著零星聚落和空曠西伯利亞乾草原(open steppe)的國家，位在中緯度的巴塔哥尼亞捉住許多19世紀旅人的想像空間。因為在巴拿馬運河興建之前，大部分的越洋交通是使用麥哲倫海峽，許多出航者因此有機會一窺巴塔哥尼亞並書寫關於它的種種一切。起始於布蘭卡(Bahia Blanca：阿根廷東部的城市)的南端延伸於火地群島(Tierra del Fuego)，直至今日此區依然少有人居而且美麗地令人難以忘懷。樹木稀少且覆滿矮小樹叢的草原植被，它是南美野生羊駝的原生地(圖4.12)。

綿羊引進至巴塔哥尼亞是在19世紀晚期，激起一波羊毛熱潮。最近的離岸石油生產已重建了巴塔哥尼亞的經濟重要性。

河川流域和低地
    三個大河盆地流出南美的大西洋低地：亞馬遜河、巴拉它河和奧利諾科河(圖4.13)。在這些河域裡是大片的海拔低於200公尺、位在年輕沉積岩之上的內陸低地。北到南依序是Llano(南美大草原)、亞馬遜低地、潘塔諾(Pantanal：巴西西部的大沼澤地)、查科(南美中部平原)和彭巴草原。除了彭巴草原，大部分的低地皆少有人居，除了放養牲畜外農業潛力受到限制。但是對於成為定居新區的壓力以及遭受剝削的自然資源，已造成低地密集的經濟活動。像是亞馬遜和查科地區就見證了自1970年代資源採伐和聚落增長的印記。

亞馬遜流域
    亞馬遜流域出水量大約660萬平方公里，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大流量及流域面積且排名第二長的河川。流域任一地區的雨量超過150公分，許多地區甚至超出200公分。盆地裡最大的城市Belém，平均年雨量接近250公分。雖然這裡沒有真正的乾季，一年還是有明確的乾濕時期，而8、9月是最乾的月份。在盆地中，降雨可能能是一整天，但是通常陣雨很快結束，空出明亮的藍天。這個廣大的集水區和水循環自亞馬遜排出20%的淡水流入海洋。

    3600公里上游的河川可以航行至秘魯的伊基托斯。超過200條支流由安地列斯的東坡以及巴西和圭亞納地盾流出， 因為亞馬遜流域吸納來自9個之多的國家，它的集水區似乎能成為理想的網路去整合北部南美的一半。諷刺的是，和世界其他的大河相較，因為森林土壤的低落品質使得盆地中的聚落仍然稀少。最棒的土壤是在泛濫平原，那裡的自然堤高達6公尺厚。數千年來在自然堤堆積的沖積土極度肥沃，而且很安全地免於洪水侵犯。因此，大部分的老聚落，像是瑪瑙斯(巴西北部的城市)就位在河階上。一部份的巴西亞馬遜的活躍的殖民地開拓自1960年代以來已造成人口攀升。根據2000年的人口普查，1200萬人住在巴西的亞馬遜，只有國家全部總人口的7%。儘管如此，亞馬遜國家的人口一年仍增加4%。盆地的開發最顯著的是透過定居、開路、水利發電、農場和礦廠，且永無止盡的改變才半世紀之前所見的大片熱帶原野。

巴拉它流域
   起源於熱帶的第二大集水區並且在中緯帶流出至大西洋。三條主要的河川組成了這個系統：巴拉那河(Paraná)、巴拉圭河和烏拉圭河。巴拉圭河和它的支流在安地列斯東部的玻利維亞、巴西地盾和查科流出。巴拉那河在巴拉圭河與北部阿根廷連結之前，主要流經巴西高地。巴拉那河和相當小的烏拉圭河流入了起始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北方的Rio de la Plata河口灣。

    不同於亞馬遜盆地，許多的高原盆地現今已透過大規模機械化的農業作經濟地生產，尤其是大豆生產。乾旱地區像是查科和泛濫低地像是潘塔諾(Pantanal)皆能放養牲畜。高原盆地涵括許多重要的水壩，包括此區最大的水力發電廠—巴拉那的伊太瀑水壩(Itaipú)，它提供巴拉圭和巴西南部大部分的電力(圖4.14)。當此集水區的農產量增加，巴拉那河的部分區塊開始運河化和疏浚以提升此區的水陸運輸網絡。在1990年代晚期政府計劃開發此區的集水區，讓巴拉圭河運河化以提供東部玻利維亞到大西洋的水運路線。這樣的計畫將會非常的昂貴，而且如果能建成，大部分潘塔諾(巴西獨特的溼地)將能疏通。

奧利諾科流域
    第三大的河域盆地在南美北部的奧利諾科地區。奧利諾科河曲流流經哥倫比亞南部和委內瑞拉的大部分地區，此區的熱帶草原稱作Llanos。雖然只有亞馬遜流域的1/6，它的流量大約等同密士失必河。如同亞馬遜盆地，它是許多稀少生物的原生地；委內瑞拉90%的人口居住在盆地的北側。除了在圭亞那城和博利瓦爾城之間的工業發展，城市非常的稀少。大部分的奧利諾科河注入Llanos，它時常在雨季遭致數英尺的河水氾濫。從殖民時代起，這裡的草地就蓄養了大批的牛群。雖然牛隻仍然重要，但Llanos也成為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石油生產的熱絡地區。

氣候

    熱帶拉美月平均氣溫在地方像是馬拿瓜(尼加拉瓜首都)、基多(厄瓜多爾首都)或是瑪瑙斯，顯示了微小的差異(圖4.15)。降雨模式的確不同，然而，卻創造了獨特的乾濕季節。以馬拿瓜為例，一月是典型的乾季，十月則是濕季。拉美的熱帶低地，尤其是安地列斯東部，通常會劃分為熱帶濕潤氣候—可以生長森林或莽原，端視降雨量而定。此區的沙漠氣候沿著祕魯和智利、巴塔哥尼亞、墨西哥北部、和巴西的巴伊亞的太平洋岸。因為米魯海岸的高度乾燥，像是秘魯首都利馬—明確位在熱帶區，平均年降雨量只有4公分。

    中緯氣候，有著炎熱的夏季和寒冷的冬季，盛行於阿根廷、烏拉圭和部分巴拉圭地區以及智利。當然，南半球中緯度氣溫轉換與北半球相反，意味寒冷的七月和溫暖的一月。智利的氣候是墨西哥和美國西岸的一面鏡子，其北部的阿它加馬沙漠(就像加利福尼亞：墨西哥西部的一個半島)、聖地牙哥的地中海乾燥夏季(相似於洛杉磯)，以及沒有乾季的西海岸的海洋性氣候的康塞普西翁(智利中西部城市)(就像奧瑞岡和華盛頓的海岸)。山脈鏈中的複雜氣候模式來自高度的的改變。爲了體會人類是如何適應熱帶高山生態系，必須了解「垂直分帶」(altitudinal zonation)—在高海拔的較冷氣溫和植被變化兩著之間關係的概念。

垂直分帶

    19世紀早期第一次描寫科學文學的普魯士自然學家—Alexander von Humboldt，垂直分帶已有實際的應用且被此區的原住居民詳盡地了解。Humboldt系統性地紀錄氣溫隨高度增加而遞減的現象—環境溫度遞減率(environmental lapse rate)。根據Humboldt對環境溫度遞減率的描述，高度每上升1000公尺，溫度下降6.5度。Humboldt也注意到植被因高度而改變，證明了在中緯常見的植物群落能在熱帶的更高海拔生存。這些不同的垂直分帶常會提及從海平面到900公尺的tierra caliente(熱帶：hot land)；從900~1800公尺的tierra templada(溫帶：teperate land)；1800~3600公尺的tierra fria(寒帶：cold land)；3600公尺以上的tierra helada(凍原：frozen land)。這些區帶的開發允許農民耕作，尤其是在高地能觸及到豐富多樣性的馴化的和原始的植物(圖4.16)。

    垂直分帶的概念對於安地列斯、中美高地和墨西哥高原是非常相關的。舉例來說，傳統的安地列斯農民會利用Altiplano的高草原牧養無峰駝和羊駝；利用寒帶(tierra fria)帶生產馬鈴薯和昆諾阿藜(quinoa)以及在低溫帶種植玉米。所有的大型文明，尤其是印加和阿茲特克，系統地掘取自然資源來自這些區帶，因此確保多元和豐富的資源基礎。

聖嬰現象

     聖嬰現象(El Nino)是在拉美和世界上最常談論的天氣現象。其名來自溫暖的太平洋洋流，通常在12月聖誕節左右抵達並沿著厄瓜多爾和秘魯沿岸流動，每十年左右，反常的大洋流抵達並產生暴風雨，標誌著聖嬰年的到來。1997~98的聖嬰年特別嚴重。毀滅性的洪水在厄瓜多爾和秘魯肆虐。巴拉圭和阿根廷的五月暴雨造成巴拉納河比平常上升了8公尺。洪水驅使祕魯350000人逃離家園。阿根廷則有150000奔離家園。至少900人因洪水和颶風喪生；墨西哥的阿卡波可港市遭颶風摧殘，帶走至少200條人命。比較少提及的是聖嬰帶來的乾旱。當南北美太平洋沿岸在1997-98的聖嬰年間經歷空前的降雨，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巴西北部、中美洲和墨西哥卻和乾旱奮戰。除此之外，作物和牲畜損失估計有10億美元，數以百計的森林火災留下聖嬰的痕跡。1998年墨西哥北部春季的森林大火造成的濃煙太大以致於導致美國南部蒙上一層薄霧。乾旱造成的間接成本是難以計算的—例如：黑的山丘易引發土石流。

乾旱

    乾旱的情況似乎規律地威脅某些拉美地區。從巴西東北部的福塔來薩城至薩爾瓦多地區，有相當高的鄉村人口密度並因危險的環境而聲名狼藉。當間熱帶輻合帶(ITCZ)在此區的振盪消失，驚人的乾旱情況將發生。最慘的是在1870年代，當時造成50萬人死亡。乾旱在1970年代、1983、1991和1992年，雖然並不致命，但是卻摧毀作物以及引發巴西南部城市和亞馬遜的難民潮湧現。

    今日，拉美極少有乾旱造成的死亡卻在非洲下撒哈拉(Sub-Saharan)上演。太少的和延遲的降水產生嚴重的經濟困境。墨西哥北部1996年的乾旱造成基本穀類生產下跌至300萬噸，50萬的未成年牛隻送入屠宰廠。同樣地，乾旱在定居密集的中美和安地列斯高地通常導致農業的損失和電力的中斷。

人口和聚落：城市的優勢

地理98乙張蓓鈞

    拉丁美洲沒有像亞洲那樣偉大的大河文明。事實上，那些在這個地區的大河很令人驚訝沒有被充分利用作為居住地及交通運輸。當墨西哥及中美洲的人主要集中在內陸的高原及河谷，南美洲的內陸低地就相對顯得空曠。歷史上，在西班牙統治前及殖民時代，高地承載了這個地區大部分的人口。在二十世紀，阿根廷及巴西在靠近大西洋岸低地的人口，及安地斯山脈的沿海城市，例如瓜亞基爾（厄瓜多爾的最大城市）、巴蘭基利亞（哥倫比亞北部城市）、馬拉開波（委內瑞拉西北部城市）的人口也隨著成長，這些都減低了高地在人口上的重要性。主要的城市高地例如墨西哥城、瓜地馬拉、波哥大和拉巴斯（玻利維亞行政首都）仍然支配他們國家的經濟，但主要的大城市還是位於或是靠近海邊(圖4.17)

    像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拉丁美洲在1960和1970年代經歷了戲劇性的人口成長，在1950年人口成長指數有1.5億，相當於在那個年代的美國人口數。1995年人口躍升到4.5億；比較一下，美國到2010年的人口數可能都不到3億，拉丁美洲的人口增加速度超越美國是因為它的嬰兒死亡率下降，而生命期望值大大增加，出生率也超過美國。1950年，巴西人的生命值只有43歲；到1980年代是63歲；到了2000年就接近70歲。事實上，在1950到1980年間這個地區國家的生命期望值加了15到20歲，將人口成長率往上提升。有四個國家說明了這個地區75％的人口：巴西1.79億，墨西哥1.06億，哥倫比亞4500萬及阿根廷3800萬。(表4.1)

    1980年代間，拉丁美洲的人口成長率突然間開始減緩，然後在1990年代大部份的國家人口成長率少於2％，到了2003年，地區的自然增加率是1.7％。這個相關的的突然轉變驚訝了那些在1985年預計這個地區的人口會在2025年達到7.5億的人口統計學家，而現今的推測是到2025年時人口會達6.4億。造成這樣升值率下降的原因之ㄧ是由鄉村變為都市生活，這會限制家庭的大小。

· 拉丁美洲城市

  拉丁美洲的人口地圖表現了人口主要集中在都市。其中一個顯著的現象是在1950年代早期從鄉村地區往都市的人口移動。1950年只有四分之ㄧ的人口在都市，其餘居住在鄉間。現今這種模式轉變了，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城市。在都市化程度很高的國家例如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委內瑞拉，超過85％的居住在城市(表4.1)。這種對都市生活的喜好要歸因於文化及經濟因素。根據伊比利習俗，居住在城市就擁有地位和較多的機會。最初，只有歐洲人被允許居住在殖民地的城市，但這種獨占並沒有被嚴格執行，經過了幾個世紀這些殖民地城市變成了交通和通訊中心，增強了他們建構地區經濟的主要角色。

    拉丁美洲因高程度人口集中的首要型都市(urban primacy)而著名，也就是國家裡有一個主要都市比其他都市大三、四倍。例如：俐馬（秘魯首都）、卡拉卡斯（委內瑞拉首都）、瓜地馬拉市、聖地牙哥（智利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和墨西哥城。主要都市通常被認為是不好的，過多的國家資源被集中到一個主要都市中心。為了使資源可以平均分散而不是只集中在主要都市中心，有些政府會故意在遠離首要都市的地方建立新城市(例如委內瑞拉的圭亞那城 及巴西的巴西利亞)。僅管有做這些努力，這種往首要型都市集中的傾向仍然持續。此外，拉丁美洲都市化地區的成長刺激了三個地區形成大都會帶，包括了高原中心的墨西哥城-柏布拉（墨西哥中東部）-托盧卡（墨西哥中南部）-庫埃納瓦卡（墨西哥中南部），在南巴西軸線的尼泰羅伊（巴西東南部）-里約熱內盧（巴西東南城市）-桑托斯（巴西東南部城市）-聖保羅-砍皮納斯，在阿根廷走廊及烏拉圭較低的Rio Plata盆地的羅薩里奧（阿根廷中東部）-布宜諾斯艾利斯-蒙特維多（烏拉圭首都）-San Nicolas。

· 都市型態
    拉丁美洲城市的模型反映了他們的殖民地起源及同時代的成長。通常有一個清楚的中心商業地區(CBD)存在於舊殖民地核心。從CBD放射性的向外會找到中等和較低層次的房子（zone of maturity、zone of in situ accretion）。在這個型態中，居住品質從中心到外為逐漸下降。精華走廊（elite spine）是例外的，一個從殖民地核心延伸到城市新區域的商業長廊。沿著這條走廊就可以找到較優越的服務、道路和交通。城市最好的居住區和購物商場可以在走廊的兩端找到。靠近精華居住地帶，在一特定區域內中等等級的房子（disamenity）會被代表性的找到。大部分主要城市中心會有環狀道路（periferic o）圍繞著城市。工業位於城內的隔絕區域和環城道路外圍較大的工業區。橫跨環狀道路兩旁是都市窮人住在品質最差的違章建築地區，服務和基本設施極度缺乏，如：道路未鋪平、水須購買用卡車載入、沒有下水道設備。這些稠密的貧民區（ranchos、favelas、berrios、jovenes、pueblos nuevos）環繞在拉丁美洲城市，反映了這些地區違章的成長速度及密度。在某些城市，超過1/3的人口居住在這些邊緣的、低品質的、自建的房屋裡。這些自建情形在開發中國家中很常見，而且拉丁美洲這種自建風氣比亞洲和非洲城市來的久遠。大量的移民加上無能的政府無法給予合理的居住空間，及很少的公共建設，此種自建情形無法避免！

    有關居民的房屋及設備、就業需求由一個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給予基本的幫助，這種非正式部門的形式常被認為是以自己雇用自己，低薪資的工作（例如：街上的小販、替人擦鞋子、販賣手工藝品）這些都不是正式商家也不用繳稅。有些學者會把這種非正式部門歸類於非法的，例如：毒品走私、娼妓、販賣違禁品、盜版錄影帶和錄音帶。其中最有趣的是違章建築，在利馬和秘魯大約40%的人居住在自建違章建築中，通常這些建築品質很差，這些自建者為避免被城市政府部門驅逐，會小心的計畫並算準時機入侵，若無受管制，這些違章將持續擴張，此地觀表現出拉丁美洲城市中窮人的居住型態！

· 從鄉村到都市的遷移(rural-to-urban migration)
    由於鄉村條件的惡化，例如：土地合併、農業機械化、增加的人口壓力等等，佃農因此由鄉村往都市遷移，鄉村的生活品質不佳，很多鄉村家庭的成員會到都市去幫傭、當建築工人、工匠和小販。一旦到都市，從鄉下來的遷移者漸漸的得到較好的生活條件，特別是教育、保健、電力和乾淨的水資源。促使人民離開鄉村不只是貧窮的推力還包括城市多元的選擇及較多的工作機會等等，尤其是首都更具優勢！那些前來都市的通常是年輕人，比其他留在鄉村的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在這波移民潮流中女性的數量比男性多，而移動會因為早期搬遷去城市的親戚構成的網絡而變得較容易，遷移者藉由匯款與定期返鄉跟鄉村的社區保持聯繫。

    當較好的路與交通發展了以後，鄉村與都市間的聯繫增強了，其中，季節性的返鄉是一個指標。例如：Caracas在聖誕節及復活節期間變得空曠，城市居民多搭車返鄉探望親戚，儘管拉丁美洲是發展中國家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區，都市的居民仍常和鄉下的親戚保持緊密的聯繫。

· 鄉村聚落的模式

    雖然大多數的拉丁美洲人居住在城市，但仍有1.3億的人不是。在鄉村各處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存在，尤其是農人的生活方式。在巴西，超過3000萬的人住在鄉村地區。而現在住在鄉村地區的人數和1960年代差不多。但鄉村的生活已有戲劇性的變化，城鄉間的連結更方便，表示鄉村的人們不再孤立。除了以鄉村為基礎的維生產品外，大部分鄉村地區高度機械化和資金密集農業產生。很像這個地區的城市，鄉村被極端的割成貧窮和富有。社會和經濟的緊張發源於可耕地的不平均分配。

· 鄉村的土地所有者

    拉丁美洲對於土地控制的力量是建立政治及經濟上。歷史上，殖民當局授予廣大土地給那些保證印地安勞工是encomienda系統的一部分的殖民者。這些廣大的地產是沿著何谷底部和海岸平原最好的土地，這些土地的擁有者通常是在外地的地主，他們大部分的時間待在都市，然後依賴混合的僱用，納貢和奴役勞工來經營他們的鄉村。代代相傳，很多地產可以追溯到幾世紀前。這種大地區的土地分派也拒絕了農夫接近土地，所以他們被強迫在這些地產上當勞工。這種確立，維持廣大領地的實行，稱作Latifundia。

    雖然這些地產的所有權已經被好好的用文件證明了，農夫總是為了他們的維生而耕種一小塊土地。Minifundia的實施可以帶來定耕或游耕(shifting cultivation)。農夫會混合的種植玉米、水果和各式各樣的蔬菜，然後在旁邊種咖啡獲取咖啡豆以供出口。當人口壓力造成土地缺乏或政治菁英為了他們的需求在分配上會造成小領地系統緊張的情勢。

    二十世紀很多拉丁美洲的混亂都繞著土地問題，農夫藉著土地改革(agrarian reform)的過程要求土地再分配。政府用不同的方法突顯這些相關的事。1910年墨西哥革命同意公有地變為合作農場(ejidos)。1950年代玻利維亞土地改革徵收大領地再重新分配給小農。1979年尼加拉瓜的Sandinista革命，政治的地產被徵收轉變成集體經營的農地。2000年，委內瑞拉的Hugh Chavez 總統宣告進入土地改革的新紀元。這些計劃遭到抵抗而且被證實花費很大。最後大部分的政府選擇拓荒新土地給那些缺乏土地的農民。這些在偏遠熱帶地區的開發，特別是在南美，改變了居住型態並開始造成從鄉村到鄉村或都市到鄉村的移民潮。

· 農業的邊緣地帶

    農業偏遠地區的開發是為了幾個目的:提供農夫土地、開發未使用的資源、支持政治界線。南美對荒地所做的殖民地化的努力是比較顯著的例子。除了巴西的橫貫亞馬遜高速公路(Trans-Amazon highway)，秘魯發展他的 Carretera Marginal(邊境高速公路)為了引誘殖民者到東秘魯的熱帶雨林。在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農業荒地在熱帶低地平原吸引了農夫和大規模的投資者。墨西哥把殖民者送到Tehiantepec的森林(有些換置成水壩工程)瓜地馬拉發展他北邊的Peten區域。薩爾瓦多沒有荒地，但很多貧窮的薩爾瓦多人蜂擁到鄰近的國家，例如宏都拉斯和Belize(宏都拉斯的首都)去尋找土地。簡言之，主要人口潮流是從鄉村移往都市，一股重要的從鄉村到鄉村的潮流把處女地變成農業地帶。(圖4.20)

    巴西亞馬遜地區的發展是此地最有野心的開發。1960年代巴西藉由建設幾條新的高速公路、新的首都(Brasilia)，國家資助的採礦業，開始拓展他的邊際土地，巴西的軍人執政，直接開發亞馬遜地區以供沒有土地的農民生路及輸出這個地區的許多資源。但這位將軍的計畫沒有被有效的實行。遍及於盆地，貧瘠稀薄的森林土壤無法支撐永久的農業，更糟的情況是土地會退化成像烘過的陶土般的表面，缺乏植被。政府藉土地名目的暴政，另外農業補助和信用貸款很慢才到達小農戶手中；反而，藉由減稅及改良土地來資助大型牲畜農場。雖政府強調全面開發，但是大部分的商業活動仍集中在幾個重要的地點上。1990年亞馬遜地區居住人口比1960年多4倍，亞馬遜的人口增加漸趨緩和。

· 人口成長和遷移

    1960和1970年代因高出生率即提高的生命期望值使得成長率很驚人。例如：在1960年代，一個拉丁美洲女人通常擁有6-7個孩子，現今每位女人平均擁有少於3個孩子，在2004年巴西的總出生率是2.2，哥倫比亞市2.6，墨西哥是2.8（表4.1）。發生這個趨勢的可能原因包括：更多居民移往都市形成都市家庭（都市家庭規模通常小於鄉村家庭）、女人受到較高的教育、國家支持家庭計畫、進步的避孕方法。此趨勢的例外是貧窮偏遠的鄉村國家，由於物資的缺乏和本身生活條件的不允許，小孩無法生很多，如：瓜地馬拉和玻利維亞的女人平均有4或5個小孩。另外文化因素也會影響此趨勢，如：美國印地安人擁有較多的小孩。

    雖然烏拉圭和智利的家庭規模縮小及接近替換率，人口仍會因為以往高出生率所帶來的現今大量年輕人而潛在的繼續成長。潛在的因素包括約32%的人口小於15歲，表示這一大部分比例的人口還未進入能生育的年紀。

   進入拉丁美洲的移民與拉丁美洲內部的移民潮影響了人口的大小和居住型態。19世紀晚期開始，新的移民者從歐洲和亞洲前來，增加了此地區人口的規模和民族混合。近幾年也發生了國內重要的人口轉移，經歷了墨西哥邊界的人口成長和玻利維亞平原的人口膨脹。隨著逐漸成長的全球經濟，很多拉丁美洲人在外地居住和工作，特別集中在美國。

· 歐洲移民 

    當他們從伊比利亞人手中取得獨立，拉丁美洲新的統治者藉由殖民移入來發展他們的領土。其中以一句格言來說明：「統治就是移民」。在很多國家設移民局藉以吸引認真工作的農民來耕作，並影響及白化由歐洲人和印地安人混血的麥士蒂索人（mestizo）－歐洲和印地安人的混血人種。從1987到1930年代，南部的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巴拉圭、和南部巴西是成功吸引歐洲移民的國家，移入的歐洲人比殖民時期還多，以義大利人、葡萄牙、西班牙和德國人為多數。有些移入者是對國家有利的，如：再20世紀初在聖保羅附近的殖民地產業－咖啡生產地，湧入了將近100萬的勞工（包括一整個家庭的遷移）。另外，有些移民是季節性的移入，如：有接近一百萬的移民勞工來聖保羅附近使當地咖啡產量復甦，也有其他移民季節性的前來，特別是義大利的農民冬天離開歐洲到阿根廷從事農業工作，有「燕子」的綽號。仍有許多移民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努力，希望能長久或暫時的遷入正在成長的商業中心：布宜諾斯艾利斯、聖保羅、蒙德維迪亞及聖地牙哥。

· 亞洲移民
    亞州移民較少被注意，他們也是世紀晚期到20世紀的那段期間到達。雖然量少，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也建立了重要的據點在巴西、祕魯、阿根廷、巴拉圭等大城市。在拉丁美洲生活安定的中國人和日本人致力於南巴西的咖啡產業和秘魯的糖產業及鳥糞石礦。一位日本移民的兒子Alberto Fujimori藤森在1990-2000年是祕魯的總統。

    1908-1978年間25萬的日本人移民到巴西。事實上大部分剛移民來的日本人是缺乏土地的勞工，1940年代他們已經累積足夠的資產，因此3/4的移民在 Sao Paulo和Parana states的郊區擁有自己的土地，如同一個商業集團，他們從事的商業多與大豆產品或柳橙產品有關，巴西因大部分的柳橙在日裔巴西人的農田中成長而領導了此產品的出口。漸漸的，第2代和第3代的日本人在巴西城市中獲得較專業和與商有關的職業。不過，南美在1990年代的經濟混亂使很多日裔巴西人為尋求較好的機會而返回日本。

   近年來亞洲的移民多來自南韓，大部分的韓國移民帶著充足的資金來投資小商業，他們多居住在城市。根據南韓官方統計，12萬韓國人在1975-1990年間移往巴拉圭，其中也有一部份人後來移到巴西和阿根廷。最近，韓國移民在聖保羅已經做了超過2500個小生意。非官方估計住在巴西的韓國人約4萬到12萬。成為一個團體堅毅地適應商務和都市居住，他們選擇的城市有巴拉圭的Asuncion和Ciudad，巴西聖保羅，和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

· 拉丁移民和半球的變遷
    在拉丁美洲內移動和拉丁美洲及北美洲移動，在傳送及接受訊息具有顯著的影響。在拉丁美洲內部，國與國間的遷移是受到經濟變動及政治現實所左右。例如，在1960和1970年代委瑞拉的石油財富吸引了到2百萬人口想去幫傭或當農業勞工。阿根廷長久以來是玻利維亞和巴拉圭勞工的目的地。還有，美國農夫在20世紀非常仰賴墨西哥勞工。

    政治混亂也激起了國際移民潮的浪花。1970年當Pinochet將軍從Salvador Allende 領導的社會主義政府扭轉力量時，智利的知識份子就竄逃到鄰近的國家。尼加拉瓜在社會主義的Sansanistas桑定在1979年獲得力量時情況也一樣。薩爾瓦多和瓜地馬拉間的血腥公民戰爭，也帶了難民的浪潮到鄰近的國家。當這個地區的民主化興起，現今很多移民被歸為經濟移民而不是尋求政治庇護的移民。

    現今，墨西哥是美國合法移民的最大宗，其次是菲律賓、中國、南韓和越南。美國的墨西哥移民可以追溯到1800年代，當時農業、礦業和鐵路興建須增加非技巧性勞工。1940-1960年隨著500萬暫時雇用勞工的增加Bracero問題（如同西德從南歐和土耳其僱用的作客勞工guest workers）被正式化。現今約60%的西班牙人在美國（包含在國外出生及當地出生的西班牙人）宣稱他們的祖先是墨西哥人。莫西哥移民大部分集中在加州和德州，在拉丁美洲和美國間佔有很大的比例，但是從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尼加拉瓜、哥倫比亞、厄瓜多和巴西來的移民也有平穩的人口成長。根據2000年的資料，在美國的西班牙人有3500萬人，大部份這些人的祖先是拉丁美洲人和加勒比海人。

     現今，拉丁美洲似乎成為移出區，而不只是移入區。技術性和非技術性勞工從拉丁美洲的輸出是北美、歐洲和日本的勞工重要來源。很多這些成員會按月匯款(remittances)回家以支助家庭成員。2003年的統計，移民大約送了超過300億回拉丁美洲。藉由匯款和科技的進步使通訊快速又便宜，移民可以與他們的家鄉保持緊密的聯繫，這是早期移民無法做到的。學者把這種跨國的營生方式稱為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它是一個全球化下的文化和經濟成果，強調移民者家鄉與主人國家的社會和經濟連結，跨國移民保持雙重身份。例如：薩爾瓦多人在華盛頓工作仍持續和家鄉保持聯繫的一種發展維生關係的社會工作網。
文化核心與多樣性模式：重新移民

    伊比利半島的殖民經驗影響拉丁美洲的政治和文化核心，而這也使得當地在世界上形成ㄧ個很特別的國家。當然，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遷移過程。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國的入侵讓印地安文化和歐洲文化融合。在一些地區，例如：瓜地馬拉、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秘魯，印地安文化展現了它文化保存的堅韌耐久，証據就是印地安語的存活。但歐洲宗教、語言和政治組織的強迫同化，強迫進入原始的部落，這才是盛行的模式。然後，其他的文化(不管是被迫或自願)也增加了這個地區的文化混合。

    1492年二個世界相遇的大變動使得文化改變和人口減少且延伸至19世紀，透過考古，沉痛的記憶被喚醒，關於那些複雜的古文明。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發現馬雅和阿茲堤克文化，證明了這些社會有能力在熱帶雨林和高原上繁盛。在安第斯山脈，由印加人所建立的梯形丘至今仍被安第斯的農夫使用；鄉村的土製平台和農業的田地也不斷的被發現！庫茲卡(Cuzco)，印加王國的核心，幾乎被西班牙所夷平。直到1990年代早期，美國考古學家，(Hiram Bingham)才研究發現。而西班牙人也對他們的文明與財富印象深刻，特別是無可比擬的Tenochtitlan ，現在的墨西哥市。Tenochtitlan是當時阿茲堤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城市居民大約300000人，比當時的西班牙的最大城市還最大。

    人口統計數字是最能看出歐洲殖民擴張影響的東西。普遍相信，美洲在當時的人口有5千4百萬且有4千7百萬的人住在現在的拉丁美洲，而歐洲在西元1500年時才4千2百萬人。拉丁美洲這個地區有二大中心：一個為墨西哥中心(1千4百萬人)，一個安地斯山，約在秘魯高地和波利維亞，住了大概1千2百萬人。到了1650，也就是經過了一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原住民大約只剩十分之ㄧ。這場人間浩劫是很難了解的，90％的原住民被殘酷的除去，可能原因有：流行病、天花、戰爭、過勞、由於食物生產系統的崩解所造成的飢荒。

    人口最低點在1650年，但是這場慘劇卻一直延伸整個殖民時期，甚至有些持續至今。當墨西哥中心與安地斯中心的人口逐漸緩慢的回復時，在智利南部落仍舊飽受疾病之苦。甚至直到今天，封閉的亞馬遜河流域還是對疾病沒有防禦力。侵略者為謀取土地、黃金而跟原住民發生衝突的故事還是不斷發生，而更糟的是，一個簡單的感冒傳染病可能就會奪走全部落的性命。

哥倫布式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

    歷史學家Alfrecd Crosby將就世界(歐洲，非洲，亞洲)和新世界(美洲)的接觸時期的物種交換叫做哥倫布式交換「Columbian exchange」。根據他的說法，歐洲人從這受益良多，而美洲就比較慘了。然而，大西洋二岸都因為新疾病、新人、新動植物的傳入而造成人類生態(human ecology)的改變。例如，西班牙人帶走了小麥、橄欖、葡萄到美洲去。小麥在熱帶高地上種的出奇的好而變成廣泛的消費性穀物。葡萄和橄欖並沒有種的很好，但是最後葡萄在溫暖的南美洲變成商業性生產。西班牙人應該要感謝印地安農人的馴畫技術，他們發展出有價值的澱粉作物，像是玉米、馬鈴薯等，以及佐料，像是胡椒、蕃茄、鳳梨、酪梨、可可。玉米雖然沒有變成歐洲人的主要糧食，但在非洲他們卻把玉米當成生命之源。歐洲人和俄國人在一開始的反抗過後，開始廣泛的把馬鈴薯當成基本食物。馬鈴薯是種在惡劣環境還可以長的很好的植物，所以有人相信他是造成歐洲在18世紀，(當愛爾蘭到俄國的農夫都把他當成基本食物)，人口快速成長的其中原因之ㄧ。而這樣依賴馬鈴薯也造成害蟲的難以防禦，ex.19世紀，一種蕈狀的疾病幾乎造成愛爾蘭社會的解體。

    從亞洲和非洲傳到此區的熱帶作物改變了此區的經濟潛力。從亞洲傳來的甘蔗成為加勒比海和南美洲大西洋熱帶低地的主要現金作物。為了甘蔗的生產從非洲進口了數以百萬計的奴隸。稍晚，從東非傳來的咖啡，在19世紀成為中美洲、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巴西的主要出口作物之ㄧ。從非洲傳來的牧草則增加了家畜的飼料量。

    舊世界動物遷移對美洲有很深刻的影響。一開始，這些動物帶來了疾病和他們野生的後代消耗時勿造成印地安人的人口數的減少。最後，豬、羊、母牛、馬所帶來的經濟效益讓原住民非常重要的纖維。而慢慢地，豬肉、雞肉、蛋成為蛋白質的來源也豐富了他們飲食。諷刺的，曾經為歐洲人可怕武器的馬也變成反抗的工具。住在Chaco和Patagonia平原有著高超技巧的牛仔們利用他們的馬術來挑戰歐洲人。除去疾病的問題，傳播的恫職務對世界是蠻有幫助的。當然拉丁美洲的生態和物質基礎透過此源自哥倫布的交換而重建。

倖存的印地安人
    墨西哥、瓜地馬拉、厄瓜多、祕魯、玻利維亞是目前擁有最多原住民的國家，當然，他們過去也是原住民密度最高得地方。倖存的原住民也存在在孤立的聚落，在這些地區，國家和世界經濟是較緩慢的滲入的。Ex.在亞馬遜河北方，有15000原住民住在那，他們再2004年創造了一個保留區。在相對較封閉的地區，有伊小群人努力地保持他們原有的生活方式避免被同化。

    印地安倖存者減少的主要原因常是「土地」。能保有土地的原住民通常會較容易保存自己的文化，他們可能藉由正式的「宣示土地所有權」或非正式的「長期佔有」來保持土地。也由於這種領土與土地認同的聯結關係使原住民愈來愈堅持他們在國家中的「認同空間」(recognized space)。他們的這種確定原住民領域的努力很少受到國家的歡迎。

    從亞馬遜河到契亞帕斯 (墨西哥的一省)的高地，有很多原住民團體尋求正式的政治和領域(土)認同，以作為糾正百年來的不正義的工具。這些努力是否能夠重塑拉丁美洲的政治與文化空間還是個未知數。但印地安人對政治參與的增加仍是個有希望的象徵。2001年，秘魯選出一位Amerindians印地安人當總統，他是一個自窮困中求取學位的人，也是第一個祖先為印地安人的祕魯總統。

    印地安人的減少使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得已將拉丁美洲重塑的跟歐洲相似。但，結果並不是一個新歐洲在熱帶地區建立，而是一個混雜的民族混合。在一開始雙方的接觸後，歐洲水手和印地安女人的下一代產生，形成種族混合，而這也成為此區特色。西班牙、葡萄牙當局也勸阻種族混合的事情發生，但還是沒有辦法阻止。西班牙所佔領的區域有比葡萄牙的多很多的原住民，因此在他殖民期間受種族困擾很大。一種精細的種族分類系統因而被建立來區別種族階級：18世紀的墨西哥中，一個西班牙人和一個印地安人生的小孩叫castuzo，一個castizo，女人和一個西班牙男人生的孩子在墨西哥被認為是西班牙人，在秘魯則叫mestizo，歐洲人和非洲人生的叫mulattoes，非洲人和印地安人生的叫zambos。

    經過幾世紀的混種後，這個分類系統已經不適用（太複雜），而以一個粗略的四分法替代：blanco代表祖先是非洲人。Blanco持續是社會菁英，但其他大多數的人為混合種族祖先。Ex.在委內瑞拉， caf e con leche （有牛奶的咖啡）是用來形容同時擁有歐洲、非洲、印地安特質的人。 Dia de la raza 哥倫布紀念日的慶祝典禮，認同新族群。

    Mestizo的出現。綜觀整個拉丁美洲，種族混合比世界其他地區還很多，而且是個常態，這使得要繪製種族或民族的第突顯的特別困難。

印地安的殘存
    大約2/3的拉丁美洲人講西班牙語，1/3的說葡萄牙語，由於這二個殖民語研普遍，使得19世紀拉丁美洲的新獨立國家也用此語當語言。事實上，直至現在，很多國家仍有抵制印地安語的取向。Bolivia在1990年代開始一連串的改革，將原住民合法地納入教育中和認同國家多元的文化繼承。

    由於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支配，此地區有一種忽視原住民與影響的趨勢。然而，透過繪製印地安語使用區的地圖可以發現印地安人的反抗與倖存。在秘魯的中部安地斯山脈、波利維亞、厄瓜多南部，有超過1千萬的人仍說著傳統的語言伴隨西班牙語。在巴拉圭和波利維亞低地有4百萬人說Guarani，墨西哥南部和瓜地馬拉至少有6-8百萬人說馬雅語。散佈在南美各地和中美洲孤立森林內的小型原住民部落也說著他們傳統的語言，但是這些是少於10000的人。

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美洲印地安語

    大約2/3的拉丁美洲人講西班牙語，1/3的講葡萄牙語，由於這二個殖民語言普遍，使得19世紀拉丁美洲的新獨立國家也用此語當語言。事實上，直至現在，很多國家仍有抵制印地安語的取向。Bolivia在1990年代開始一連串的改革，將原住民合法地納入教育中和認同國家多元的文化繼承。

    由於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支配，此地區有一種忽視原住民與影響的趨勢。然而，透過繪製印地安語使用區的地圖可以發現印地安人的反抗與倖存。在秘魯的中部安地斯山脈、波利維亞、厄瓜多南部，有超過1千萬的人仍說著傳統的語言伴隨西班牙語。在巴拉圭和波利維亞低地有4百萬人說Guarani，墨西哥南部和瓜地馬拉至少有6-8百萬人說馬雅語。散佈在南美各地和中美洲孤立森林內的小型原住民部落也說著他們傳統的語言，但是這些語言的使用人數是少於10000人的。
多樣化的宗教
    宗教跟語言一樣，受殖民影響很深，羅馬舊教(天主教)的信仰在此根深蒂固。大部分的城市有90％或更多人口是天主教徒。每個主要城市都有成打的教堂，即使是小村落其中心也有優雅的教堂。在一些國家像是薩爾瓦多、烏拉圭，有相當程度的人口是信奉新教的，但是天主教中心還是沒有被改變。

    原住民信奉天主教的確實數據是不確定的。拉丁美洲的混合宗教 ，混合了不同的信仰系統。Ex.馬雅人會獻貢品給陰間的靈魂，被轉換成建立小的洞內當聖地，用鮮花、水果來祭拜天主教聖者。在墨西哥，常祭拜一個黑皮膚的聖女，這個聖女是被一個牧羊人所見。

    非洲的奴隸為此混合的信仰更增添色彩。一開始，加勒比海區的原住民因橫行的疾病所害，奴隸是用來替代此區的原住民的。巴西是奴隸進口的大宗，大約進口了4百萬奴隸，因此非洲宗教、醫藥系統的傳入在此地明顯。西非的宗教系統(如：Batuque、Umbanda、Candomble、Shango)通常會和天主教混合，且廣泛在巴西流傳。一些奈及利亞的傳教士也會到巴西來學習被遺忘的傳統。在巴西南部，Umbanda這種宗教在歐裔的族群中也非常流行，典型的使人信教方式，術士施黑魔法於某人的家外面，促使他熟悉信奉Umbanda，為控制一地區的信奉者，常有神職人員幫助他們。

    巴西的嘉年華是天主教和非洲宗教混合的最佳例子，嘉年華是巴西最受人民歡迎的日子也屬於巴西國家認同的一部份。在Momo區為期3天的巴西嘉年華是結合了天主教信仰、異教徒的影響及非洲傳統音樂（森巴）。街頭的嘉年華在19世紀被禁止，但在Rio de Janeiro的非裔巴西人在1880年代始舉辦夜晚嘉年華。將近50年時間的努力，森巴舞學校使街頭的嘉年華正式且打破種族的界線，到了1960年代，嘉年華變成巴西重要的多元文化認同的標誌。現今，巴西的嘉年華，特別是Riod的，吸引了數以千計從世界各國來的參與者。

Machismo（男）and Marianismo(女)

   在拉丁美洲文化特性受到伊比利半島和天主教信仰的影響。Macho在英文中常指對自己能力有強烈的認同且吸引女人的男人，Machismo也指誠實、具冒險精神且有自信的男人，一個Macho是不容許他的權力被懷疑，無論在家中或公眾場合。女人的文化則相反，Marianismo反映理想的女人及聖母瑪利亞，她們的特徵是有耐心的、忠實的、溫柔的、安靜的。他們是家庭的維護者，小孩的照顧者，和尊敬丈夫的女人。女人也被認為是高道德的，也因此他們是受尊敬的，傳統性別的刻版印象是受到挑戰的，例如：很多女人在家庭之外有專職和政治的地位。在近幾十年拉丁美洲的女人進入了工作場所，現有1/3的勞工為女性，他們在政治上也佔有一席之地，例如：2003年墨西哥的國會席位女性佔了1/4。

拉丁美洲對世界的影響

    拉丁美洲多樣的文化是受到全世界所認同的，無論熱情的森巴或令人瘋狂的足球都步入世界文化一環，例如：邁阿密的電視在每個星期6都會播出「Sabado Gigante」。此節目是由1960年開始的由尤具魅力的智利人Don Francisco，擔任主持人。由28國家的人民共同觀賞長達4小時的西班牙雜耍表演。在藝術方面，拉丁美洲作家，馬奎斯、伊莎貝拉、阿言德以獲得全球認同。在流行音樂方面，新音樂家，哥倫比亞的夏奇拉、巴西的Max de Castro，擁有全球的樂迷。以及拉丁的超級巨星，如：珍妮佛羅培茲、瑞奇馬丁，他們是世界流行文化偶像。透過音樂、文學及電視肥皂劇，拉丁文化持續吸引全球觀眾。

肥皂劇
    肥皂劇常是拉丁美洲電視的主軸，其緊湊的情結常充滿陰謀和複雜的劇情，他們通常都有100集，在非常受歡迎的肥皂劇播出時，通常會擠滿百萬以上的人一起看電視。其中巴西、委內瑞拉、墨西哥都有製作過足球的肥皂劇，只有墨西哥的製作引起國際注意。

    Televise一間墨西哥製作的代理，著名於墨西哥肥皂劇，墨西哥的電視劇劇本是被各國密切注意的（其國家包括：哥斯大黎加、俄國、中國、南韓、伊朗、美國、法國和全拉丁美洲），劇本或許是墨西哥最大宗的出口。

國家認同

 與其他地區比較，拉丁美洲雖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和豐富的文化，但這低區的同質性卻很高從早年的共和時期拉丁美洲的各個國家創造他們國家自己的傳統歷史並有他們各自的慶祝方式。如：巴西這個國家種族混和的國家特色，同時宣告強調了巴西是一個沒有明顯種族分界的新國家(以歐洲人和非洲人間不清楚的種族分界為例)。墨西哥對它的歷史－阿茲特克民族，慶祝此祖先在工藝上及文化上的成就，但同時，民族統一論者卻不鼓勵本土的文化及語言的保存。

  傳統的音樂和舞蹈逐漸融合變成這些新社會的特色，如：阿根廷的探戈、哥倫比亞的vallenato（是一種結合非洲節奏、打擊樂器、原始即興創作、和德國手風琴的音樂）及cumbia，墨西哥的街頭表演樂隊，祕魯的huaynosc和巴西的森巴，它們皆是各國最特別最流行的風格。文學作品也反映出拉丁美洲的分裂意識，如：伊莎貝拉、阿言德、馬奎斯、羅薩等作家，已設定他們國家為小說背景來彰顯他們國家的特色。不同的政治文化也增加這地區的複雜性，如：擴張主義的政策令其國家與鄰近國家陷入衝突的混亂局勢。
地緣政治結構：重繪地圖

地理98乙楊翹菱

　  在歷史上，拉丁美洲的各個地區比現在統一。自哥倫布抵達拉丁美洲的後續300年間，歐洲各國試圖佔領這塊土地，而西班牙與葡萄牙則是主要的殖民者。雖然拉丁美洲的國家早在十九世紀便獲得獨立，但他們持續受到外來的影響，有時還受到尤其是來自美國的公然政治壓力。除此之外，他們其餘的時間則受到較中立的泛美觀點所支配，特別是有關美洲關係以及半球合作這方面，可顯見於1948年美洲國家組織(OAS)的成立。從美國的貿易、經濟援助、政治發展與軍事干涉等各項政策當中，常常可以看見這些國家主權的妥協與讓步。

　　在拉丁美洲的這個圈子當中，有跨區域合作，也有對立。相鄰的國家為了領土而爭鬥、關閉邊境、提高關稅，甚至切斷外交關係。至今有許多邊界爭執仍在上演，偶爾還演變成武力糾紛。1990年代，拉丁美洲經歷了貿易區塊的復興：Mercosur（南錐共同市場）的成立，主要的成員包括巴西、烏拉圭、阿根廷和巴拉圭，玻利維亞和智利則為準成員；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議），成員包括墨西哥、美國和加拿大。隨著這些經濟體系的強化，這些貿易區塊成為這個區域全新的政治及經濟結盟的依據。

伊比利亞人的征服與領土分裂
　　西班牙之所以會成為西半球的第一個活躍殖民者，是因為哥倫布聲稱美洲是屬於西班牙的。而葡萄牙會出現在美洲，則是1493-94年托德西利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las)簽訂的結果。當時的葡萄牙正試圖在非洲沿岸尋找抵達東南亞香料群島的水上路線。西班牙則在哥倫布的協助下，找到一條前往遠東的西路線。哥倫布發現美洲後，西班牙和葡萄牙便尋求教宗協調新領土的劃分。教宗不考慮其他的歐洲勢力，直接把大西洋世界一分為二－東邊的非洲大陸屬於葡萄牙，西邊的大部分美洲地區屬於西班牙。這個條約從來就不被法國、英國和荷蘭所承認，但它確實提供了一個合法的機制給葡萄牙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巴西，其後來成為拉丁美洲最大且人口最稠密的國家。

　　條約簽訂的六年後，葡萄牙的航海家卡布拉爾(Alvares Cabral)在前往南非的旅程中，不經意的抵達了巴西沿岸。葡萄牙發現，根據托德西利亞斯的劃分線，這塊土地本來就屬於他們的。剛開始時，他們並不覺得巴西可以提供他們什麼，那裡沒有香料，只有一堆的土著聚落。不過很快地，他們開始感激這個海岸作為糧食的供應站及巴西蘇木（一種可以用來製造墨水的樹種）的來源地。隨著十六世紀末期製糖業的發展和奴隸貿易的擴展，以及十七世紀巴西境內發現金礦，葡萄牙開始關注這塊土地。

　　相反的，西班牙從一開始時就很積極的佔領及殖民這塊土地。後來他們發覺加勒比海的金礦並沒有很豐富，於是在十六世紀便把主力轉向發展墨西哥中部和中安地斯中部的銀礦（尤其是玻利維亞的波托西）。西班牙漸漸在這裡發展出多元化的經濟，包括出口農產品，例如可可和糖，及一些家畜。殖民地在糧食方面可以自給自足，他們也生產一些初級加工商品，例如毛織品和農業工具。不過大體而言，為了讓當地的人民持續倚賴西班牙，製造業在西班牙的殖民地是不被允許的。

革命與獨立
　　1810至1826年間，一系列革命運動的崛起挑戰了西班牙在當地的權威。當地的精英奪取了控制權，取代王權的統治。而巴西從葡萄牙的殖民地邁向獨立共和國的歷程較為緩慢，也比較和平，一共經歷了八個十年（1808-89）。在十九世紀，巴西已經完全脫離了葡萄牙的統治，接著發展成共和國。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美洲地區的行政區域劃分為現代拉丁美洲各國國界的依據（參考圖4.29）。西班牙的殖民地首先劃分為兩個轄區（新西班牙和祕魯），在十八世紀，祕魯又再劃分為三個轄區：拉布拉他、祕魯和新格拉納達。前西班牙殖民地在十九世紀時便四分五裂，而不像巴西那樣，從一個殖民地演變成單一的共和國。在眾多的革命領袖當中，出生於委內瑞拉的Simon Bolivar（參考圖4.30）最為傑出，他提倡一個獨立的大哥倫比亞。Bolivar的願景也曾經實現，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和巴拿馬確實曾結合成一個政治體系，然而這一切都只是短暫的。同樣地，為了避免被墨西哥併吞，中美洲聯邦於1823年成立。但是到了1830年代，這個聯邦便分裂為瓜地馬拉、宏都拉斯、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和尼加拉瓜。過去的西班牙殖民地包括了現今的十六個大陸國家和三個加勒比島國，擁有3億4千萬的人口。今天如果西班牙的殖民領土維持一個統一政治體系，它將緊接在中國和印度後面，成為世界第三多人口的國家。

持續的國界糾紛
　　這些殖民行政區漸漸發展成獨立的國家，但是它們的邊界卻很模糊，特別是人口稀少的南美洲內陸。這也後來成為新國家之間的糾紛源頭。無數的邊界戰爭在十九和二十世紀引爆，拉丁美洲的地圖也重劃了很多遍。一些比較有名的糾紛有太平洋戰爭(1879-82)，智利成功往北擴展而玻利維亞則失去了太平洋沿岸的領土；墨西哥和美國在1840年代的衝突，其結果為瓜達路佩-依達爾戈條約的簽定，劃定了兩國今天的邊界；而後殖民時期最恐怖的戰爭則是三國同盟戰爭，當時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相互結盟，共同對抗巴拉圭以取得巴拉納河上游的控制權。這場血腥的戰爭使巴拉圭的成年男性人口遞減了十分之九。六十年後的廈谷戰爭(1932-35)，巴拉圭成功奪得玻利維亞東邊的低地。1980年代，阿根廷和英國為爭奪福克蘭群島的主權而爆發了戰爭（也稱馬爾維納斯群島），最後阿根廷以戰敗收場。直到最近的1998年，祕魯和厄瓜多爾仍在爭奪亞馬遜盆地的邊界。

　　這裡的戰爭持續不斷，領土所有權的爭執不時地引爆。這包括瓜地馬拉對貝里斯所有權的聲稱、委內瑞拉和圭亞那的邊界糾紛、厄瓜多爾對秘魯東部低地所有權聲稱，以及宏都拉斯與尼加拉瓜的海洋邊界糾紛。這些爭執大多可追溯自殖民時期的領土所有權。

　　其中最有趣的政治糾紛是南極洲領土所有權的爭奪。七個主張國－阿根廷、智利、挪威、英國、法國、紐西蘭和澳洲，及五個非主張國（其中包括美國）試圖爭取南極洲豐富資源的所有權。雖然早在1959年便簽訂了南極條約，聲明這塊土地應被和平的共用，但智利和阿根廷仍將他們對南極洲所有權的聲稱表現在國家的地圖，甚至是郵票上。1970年代，智利的總統Augusto Pinochet花了一個星期在這個所謂的智利領土上環遊。而阿根廷則在同一年代把內閣會議的地點設在南極洲，並將一位懷孕的阿根廷婦女送到南極洲去分娩。這些所有權的聲稱都只是象徵性的。最新的條約顯示，國際間對這塊雪白大陸的土地利用，普遍傾向一個合作的關係，且禁止對這塊土地進行任何的商業剝削。

邁向民主制度

　　拉丁美洲的國家早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就慶祝了它們的兩百週年紀念。相較於其他的發展中國家，這個地區的獨立歷史已經非常久遠，但是這裡的政治仍然動蕩不安。這些國家自獨立以來已經制定了250部憲法，軍事政變也時有所聞。然而自1980年代開始，整個區域傾向一個民主的政府、開放的市場及更廣的政治參與度。1990年代，這裡幾乎每一個國家都擁有一個透過民主投票方式遴選出來的總統。（古巴除外，詳情請參考第五章）

　　民主制度並不能解決人民對緩慢的政治和經濟改革的報怨。這些新上任的民主領袖有很多同時也是自由市場的提倡者，他們並不贊成由國家資助的社會安全措施，例如糧食津貼、提供政府工作及退休金等制度。很多中下階級的人民開始質疑這種形式的民主制度是否真的可以改善他們的生活，但是其他的政治形式卻又不能提供一個替代的民營化及市場導向政策。儘管民眾對低收入、暴力、貪污和長期失業的挫敗已成為政治動蕩的主因，卻不見當地的社會有任何的改變，情況依舊持續－例如安地斯國家與中美洲的情況（參考圖4.34）。

區域組織
　　超過家和次國家階級的政治發展挑戰了這些民主領袖的權威。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如貿易區塊，是由數個國家所組成的政治體系。次國家組織(subnational organizations)則是由國內分別代表著不同地區或人民的一群人所組成，通常是因種族問題或意識形態的不同所產生。次國家組織常常會導致嚴重的國家內亂，例如原住民試圖尋求土地和政治的認同、反對黨對馬克思共產主義的擁護（哥倫比亞的FARC），常常挑戰了國家的統治權。此外，跨國界的毒品卡特爾組織，其財政與政治力量常常破壞了司法系統，特別是在較小的國家。

貿易區塊
　　自1960年代開始，區域貿易聯盟試圖促進國內市場並減少貿易障礙。拉丁美洲自由貿易協會(LAFTA)、中美洲共同市場(CACM)、安地諾（安地斯）集團(the Andean Group)等區域貿易組織已經存在了好幾十年，但它們對經濟貿易的成長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力。後來在1990年代成立的超國家組織－Mercosur和NAFTA，深深的影響了區域的經濟發展，讓那些政治家不禁重新思考區域貿易的重要性。

　　1991年，南美洲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系－巴西和阿根廷成立了Mercosur，其主要的成員還包括烏拉圭、巴拉圭、智利和玻利維亞。這象徵了兩個現象：一、它反映了這些國家的經濟成長；二、這些國家為了經濟合作的利益而願意放下以往的誤會與仇恨（尤其是阿根廷與巴西之間長久的對立）。擁有2億5000萬人口的Mercosur光在2004年便達到7,400億美金的GNI，而區域內部的貿易額（不包括玻利維亞和智利）據2001年的估計，已接近150億。這個龐大的市場深深的吸引了其他的貿易區塊。1991至2001年間，Mercosur與歐盟之間的貿易額呈雙倍增長，使Mercosur成為歐盟在拉丁美洲最大的貿易夥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是間接促進了南錐各國交通與通訊設備的發展。為了方便貨物的流通，進一步促進貿易，區域內部出現了各項大大小小的工程計畫，例如在拉布拉他河口蓋一座連結烏拉圭與阿根廷的大橋、在智利與阿根廷之間的安地斯山脈建隧道、蓋一條連結玻利維亞、阿根廷和巴西南部的天然氣導管。簡而言之，Mercosur的存在改變了各成員國彼此之間的關係及對自己本身的看法。或許有一天，Mercosur也會像歐盟一樣形成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身分認同（Southern Cone identity）。

　　1994年成立的NAFTA，成員包括墨西哥、美國和加拿大。它提供成員國一個自由貿易的環境，財貨可以自由地流通，沒有關稅。這個擁有4億人口的貿易區塊每年的財貨產值高達11兆美金。NAFTA促進了區域內部的貿易。根據2001年的估計，NAFTA各國之間的貿易額一天高達17億。有關NAFTA對環境與就業所造成的衝擊可參考第三章。NAFTA確實刺激了貿易與整體的發展，但它也同時改變了這些國家的經濟景觀。雖然NAFTA增加了墨西哥的就業機會，卻還是不能解決湧入美國的移民潮，但它的存在證實了一個結合工業國家與先進國家的自由貿易區是有可能的。

　　美國於1994年提出美洲自由貿易區(FTAA)的概念。一共有三十四個國家參與了這場有關半球體自由貿易構想的討論，包括加拿大、美國、南美洲各國及加勒比海各國（古巴除外）。然而一直到2000年仍有好幾個國家，特別是巴西，對於這樣的一個協議所能為拉丁美洲帶來的利益，並沒有太多的信心（參考“正在形成的地理：自由貿易的競爭地理”）。由於擔心FTAA的計畫不能如期實現，美國於2004年與五個中美洲國家（瓜地馬拉、沙爾瓦多、尼加拉瓜、宏都拉斯和哥斯大黎加）簽訂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CAFTA）。FTAA和CAFTA的背後皆隱藏了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他們相信持續增長的貿易與經濟整合有助於提升美洲人民的生活水平。美洲的自由貿易或許真的可以促進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然而也有人視它為一種新式的帝國主義。

	正在形成的地理：自由貿易的競爭地理
　　1994年，34個美洲國家的領袖在邁阿密會合，半球自由貿易的遠景使他們暫時放下了過去數個世紀的猜忌。美國首先提出FTAA的概念，它是建立在一個新自由主義的信仰上，堅信貿易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佳路徑。當時大多數的國家都有達成共識，但是這個信念卻在接下來的十年受到了嚴峻的考驗。在這段期間，拉丁美洲普遍籠罩在貧困的命運之下，貧富差距日益擴大。2004年，巴西總統da Silva大力地抨擊FTAA，他認為拉丁美洲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解決飢餓、貧窮和社會排斥等問題，而不是把自由貿易排在第一。

　　美國與拉丁美洲之間的關係引起愈來愈多的爭議，他們開始質疑當中的公正性。就如阿根廷總統Kirchner所說的，“一個不能對現有的不平等現象帶來任何改進的貿易策略，絕不會帶給我們任何好處，它只會更進一步地加深原有的不平等，甚至分裂我們的經濟體系。”其中影響FTAA最大的是巴西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巴西是拉丁美洲領土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它也是當地與美國經濟聯繫最薄弱的國家。巴西與歐盟的貿易量甚至超越它與美國的。此外，巴西的兩個總統Cardoso和da Silva更是FTAA主要的抨擊者。

　　直到2003年底，整體形勢很明顯的說明了FTAA不可能成功。於是，一系列新的貿易協議又再度浮現。2004年，美國與智利簽訂一個對等的協定。同年，五個中美洲國家、多明尼加共和國及美國簽署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CAFTA)。當時的巴西正和Mercosur及歐盟協商，以擴大本身的市場。可見整體的發展趨勢傾向美洲南北兩個不同的貿易圈。

　　美國政府原本預定的FTAA完成日期是在2005年1月，不過在最後一次的協商會議上，這個日期並沒有獲得證實。就算FTAA真的在2005年完成，它也不會再像十年前那樣的雄心勃勃。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新的貿易地理環境裡，已經有十一個國家申請成為FTAA的秘書處，卻就是不見巴西的城市。


暴亂與非法的毒品交易
　　拉丁美洲的游擊隊是當地政府最頭疼的問題之一。這些游擊隊經常透過非法及殘暴的手段獲取資金，包括勒索、綁架、暴力等等，並控制著大片的領土，嚴重地破壞了國家的治安，許多人民都過著逃亡的日子。主要的游擊隊包括祕魯的光輝道路(Sendero Luminoso，即Shining Path)及哥倫比亞的FARC(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後來，光輝道路的領導者於1992年落網，這股勢力才被徹底地消滅。至於哥倫比亞，則有兩股勢力非常強大的武裝叛變組織，分別是FARC與ELN (哥倫比亞民族解放軍)。他們最有名的戰略就是綁架、勒索、炸毀輸油管及封鎖公路。1990年代，他們更透過毒品貿易來增加實力。隨著以剷除游擊隊勢力為名義的治安維持組織崛起，哥倫比亞的暴亂更是進一步的升溫。此外，哥倫比亞更是世界上謀殺率最高的國家。不過最令人擔憂的是，愈來愈多的哥倫比亞人開始離開自己的國家，逃亡到委內瑞拉、美國、厄瓜多爾及中美洲。

　　毒品貿易常常是許多區域問題的根源，然而這個非法的貿易卻又同時為拉丁美洲帶來大筆的財富。毒品貿易起源於1970年代的哥倫比亞。1980年代，梅德林毒品集團成為勢力最強大且最富有的犯罪集團，它可以用錢去賄賂或謀殺任何一個妨礙它的人。後來隨著它的領導者Pablo Escabor於1993被捕，這個組織的勢力也跟著削弱了。

　　在拉丁美洲消費毒品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剛開始時，當地的政府並沒有很強烈的意願打擊毒品貿易，因為毒品貿易為國家引進了大筆的外匯。有些毒品商把賺來的錢捐作慈善、改善社區建設而被民眾視為民族英雄。毒品貿易的社會成本是嚴重的破壞司法公正。這些毒品集團只要花錢賄賂警察、軍方、法官及政治家就可以取得無上的政治權利。久而久之，毒品消費及濫用成為拉丁美洲各大城市的問題。近幾年來的反毒品運動並沒有減少流向美國及歐洲的毒品貿易量，但這些運動還是成功對生產地造成一些影響。

　　1989年，美國前總統George H. W. Bush宣佈對安地斯地區的古柯鹼生產發動戰爭。當時主要的生產中心是在秘魯和玻利維亞的雨林裡，由農夫在小塊的土地上種植。到了1990年代，古柯葉（古柯鹼的主要原料）的種植轉移到哥倫比亞的熱帶雨林，並開始大規模的種植。2000年，美國前總統Bill Clinton的哥倫比亞計畫，光是在哥倫比亞的毒品戰爭上就增加了13億的補助。自1990年開始，美國在降低安地斯地區的古柯和古柯鹼產量上，已經投入了3~4十億。隨著玻利維亞和秘魯的古柯產量下滑，這個生產導向的策略已經取得部分勝利。但是古柯種植區的總面積卻沒有明顯的減少（從1996年的209,000公頃到2000年的185,000公頃以及2003年的173,000公頃）。

　　祕魯及玻利維亞在美國的資助下成功減少古柯的產量。他們所採用的策略包括作物替代政策、封鎖運載古柯葉的飛機並連根消除古柯田。祕魯及玻利維亞的勝利使古柯生產者轉戰距離古柯加工廠更近的哥倫比亞，而事情從此變得更複雜。在哥倫比亞，古柯田的激增為FARC帶來大筆的財富，使他們可以添置更好的裝備，造成當地原本動盪的社會再度升溫。此外，古柯葉在哥倫比亞種植較為不易，因此鄰近的國家都非常擔心這些生產者有朝一日會遷移到邊境的森林區去種植。

　　除了人文層面，古柯的種植更對自然環境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光是祕魯就有2百5十萬公頃的熱帶雨林因為古柯的種植而被砍伐。脆弱的熱帶生態系統與河流被上萬噸生產古柯鹼的化學藥品給污染。不幸的是，消滅古柯田也會對生態系統帶來嚴重的破壞。南哥倫比亞比較偏向使用空中噴霧，可是這樣會帶來許多後遺症，包括健康問題、破壞合法作物、造成社會緊繃並破壞生態系統。（參考圖4.34）

　　只要有需求，就會有供應。雖然目前的古柯種植依然侷限在拉丁美洲，但是它一樣可以在其他的熱帶地方生長。就好比海洛因的原料－罌粟花，它曾經是東南亞獨有的作物，但現在中亞、哥倫比亞和墨西哥也是罌粟的主要生產國。就算今天哥倫比亞成功抵制了古柯的種植，明天古柯戰爭一樣會在其他地方爆發，這就是毒品貿易的性質。

原住民團體

　　隨著NAFTA的簽訂，基層人民開始集結起來抵抗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例如墨西哥的Zapatista解放軍運動。雖然Zapatista的成員大多為印地安農夫，他們所關注的問題主要跟土地及基礎設施有關，但是這個運動反映了國際貿易與外來投資對當地農民所造成的傷害。

　　安地斯山上的印地安人擁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影響力。2000年，厄瓜多爾的印地安人結合持不同政見的軍官把他們的總統Jamil Mahuad給趕下臺。兩年後，他們選出了新總統Lucio Gutierrez。玻利維亞的印地安人則對他們那個極度重視開礦及貿易的總統非常不滿。2004年，他們封鎖拉巴斯的道路，切斷拉巴斯的供給。後來這個運動死傷了很多人，玻利維亞的總統Sanchez de Lozado被迫請辭。從以上的史實可以看出印地安人的政治參與度與民主意識的提升。然而，有些人卻認為這種種族導向的政策會造成國家的分裂。最極端的例子是玻利維亞艾馬拉族的領袖Felipe Quispe，他的政治遠景就是成立一個獨立的艾馬拉共和國。

經濟與社會發展：依賴經濟的成長

　　大多數的拉丁美洲國家都屬於世界銀行所劃分的中等收入那一段。這裡的生活水平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南亞及中國好多了，但是各國之間的的貧富差距還是很大（參考表4.2）。基本上，南錐各國（巴拉圭除外）是最富有的，雖然2001年的外債風波與貨幣貶值已造成阿根廷和烏拉圭的GNI暴跌。像在2002年，墨西哥以5,920美元的個人平均GNI領先，緊接在後的是阿根廷、烏拉圭、智利、委內瑞拉、哥斯大黎加和巴拿馬，這些國家的個人平均GNI水平皆在4,000美元的範圍。如果把購買力平價也算進去的話，阿根廷將以超過10,000美元的個人平均GNI居冠。而最貧窮的國家則是中美洲及安地斯各國。在2001年，尼加拉瓜、宏都拉斯和玻利維亞的個人平均收入皆低於1,000美元。雖然拉丁美洲基本上屬於中收入國家，但是在這裡還是可以看到貧窮的極端－幾乎有三分之一的人民過著一天只有２美元的生活。

　　這樣的趨勢絕不是巴西、墨西哥及阿根廷在1960年代邁入工業國時所預期的。他們當時跟世界銀行及美洲開發銀行借貸大筆款項用作國家開發計畫，建高速公路、水壩、機械化農業及發電廠等等。隨著外債風波不斷與貨幣貶值，當初的夢想成了日後的夢魘。阿根廷的經濟實力在1960年比日本強，但是到了2002年，日本排行世界第二，而阿根廷卻排在第二十七；墨西哥當初靠石油財富培育的大批中產階級在1980年代的外債危機受到重創；2002年世界經濟排行第十二強的巴西卻同時是先進國家當中最大的負債國。此外，巴西更是拉丁美洲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佔人口總數百分之十的有錢人掌控了近乎一半的國家財富，而最底層百分之四十的人民卻只擁有百分之十的財富。

發展策略
　　拉丁美洲在1960及70年代的發展策略促進的當地工業化的發展，卻埋下外債與種種問題的禍根。當時的經濟徹底地改革，“綠色革命”改變了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國內的工業發展減少對進口財貨的依賴、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人民更多的就業機會以及關稅政策的實施以保護國產貨。現代化底下有很多受害者，特別是鄉下的農民。機械化的大規模農業生產使傳統的農業生產失去競爭，很多傳統的農民只好到城裡謀生，然而城裡卻沒有那麼大的市場去吸收這些勞動力，農民只好靠自己的力量在城市發展非正式經濟。總而言之，這樣的發展策略成功讓大多數國家從原本只出口一兩樣初級產品的經濟過渡到多元化經濟與都市化國家。

　　1990年代，拉丁美洲的政府開始改變經濟發展的策略。他們開始傾向自由貿易的政策而摒棄產業國有化和封閉的關稅政策，這就是有名的華盛頓共識。透過財政政策、增加貿易、民營化及減少政府支出等策略，很多國家都有達到經濟成長、貧窮減少的成效。然而1999-2002年的經濟衰退使這個鼓吹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開始不被歡迎。有些人認為所謂的增加貿易，只會為少數人帶來利益。

工業化
　　1960年代開始，拉丁美洲各國的政府非常重視製造業的發展，他們採用各種策略，包括規劃工業區及實施進口替代政策。自1990年代開始，墨西哥和中美洲國家的製造業大多為外國公司所投資，特別是美墨邊境。今天在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智利、哥斯大黎加、厄瓜多爾、沙爾瓦多、烏拉圭和委內瑞拉，至少有25~30%的男性勞動力受聘於產業界（包括採礦、建築和能源）。然而當都市人口的規模也計算在內時，就缺乏了製造產業的期望水平。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那些比較工業化的地區通常都分布在首都周邊或是由政府規劃的工業城市，像是委內瑞拉的Ciudad Guayana和墨西哥邊境的Ciudad Juarez和Tijuana。然而也有一些工業區是在非首都城市且沒有獲得政府資助的情況下，靠著當地的投資發展起來的，例如墨西哥的蒙特瑞(Monterrey)、哥倫比亞的梅德林(Medellin)以及巴西的聖保羅(Sao Paulo)。

　　拉丁美洲的工業巨人是巴西的聖保羅大都市，雖然里約熱內盧比它有名，但論經濟實力還是聖保羅強。最初抵達聖保羅的人看到的是一大片的熱帶雨林，今天這裡是拉丁美洲最大的都市。這座都市早在1900年代，那裡的咖啡商開始將他們的投資多元化時，開始展開工業化的歷程。自此，一堆私有和國營的工業就像雨後春筍般聚集在聖保羅四周，在距離市中心60英里的範圍內，可以找到汽車、飛機、化工、加工食品、建築材料等工業。隨著其附近有Santos港口，距離里約熱內盧又只有幾個小時的路程，如此優越的地理位置使聖保羅很自然地成為巴西的金融中心。

加工出口業(Maquiladoras)與外人投資

　　Maquiladoras是美墨邊境一種特殊的加工出口業，是經濟體系全球化的象徵。美墨邊境的工業化始於1960年代，當時政府允許外資在墨西哥境內設立製造或裝配工廠，利用當地低酬勞的優勢，以暫時免稅方式自國外引進原料、設備及零組件，經加工後再輸往國外市場。剛開始時，政府規定所有加工後的成品都必須全數出口，一直到1994年這條法律才被修正（半數的成品可以在墨西哥的市場內銷售）。1994至2000年，墨西哥每十份新工作有三份是在Maquiladoras這個加工出口區，並在2001年以13萬的僱用人數達到顛峰。隨著墨西哥的工資上漲，很多公司開始將陣地轉移至東南亞，特別是工資低、人口密集的中國，特別適合這種需要勞動密集的組裝工作。雖然北墨西哥仍然很有魅力，但是中國和中美洲的低薪資漸漸地侵蝕了墨西哥的區位與結構優勢。

　　美墨邊境的工業化引起了許多的爭議：美國的勞工組織抱怨墨西哥的低薪資勞動市場使他們失去就業機會；環保份子控訴工業化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墨西哥的人民擔心這些工業不能和國家的經濟相結合，並擔心那些未婚的年輕女性勞工受到剝削。隨著NAFTA的簽訂，外資設立的工廠不在局限於美墨邊境，但還是有很多外國公司持續待在邊境地區，因為這裡擁有鄰近美國的區位優勢。（參考“城市空間：生活在華瑞茲城的街道上”）

　　墨西哥的競爭優勢是雙重的：一、位於美國邊境；二、NAFTA的成員國之一。而拉丁美洲的其他各國則透過關稅刺激與低勞動成本去吸引外資。然而這些國家並沒有一個保護勞工權益的工會，勞工的生活得不到保障：不足以糊口的薪資、一個星期長達80個小時的工作時數、強制驗孕等。目前中美洲國家希望透過CAFTA的簽定吸引更多的外資，以改善國內勞工的情況與薪資水平。

　　哥斯大黎加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際遇比較不同，它是Intel公司主要的晶片生產地（圖4.35）。哥斯大黎加憑著高教育水平、低犯罪率以及穩定的政治環境，吸引了很多國外的高科技公司前來投資。就如他們的官方所說，哥斯大黎加是從一個香蕉共和國（香蕉和咖啡曾是這個國家長久以來的出口商品）轉變為今天的高科技生產中心。

根深蒂固的非正式部門

　　就算在富庶的哥斯大黎加城市周邊也可以看到很多路邊攤及家庭式工廠。像這種不在政府管制之下、沒有執照及也不需報稅的經濟活動，我們稱之為非正式部門。在非正式經濟的體系下，人民是自我雇用的，他們沒有所謂的薪資或是員工福利，利潤就是他們的收入。這些非正式的經濟活動包括房屋建築、經營家庭式工廠、擺地攤、提供交通服務（傳遞信息、送外賣之類的）、撿垃圾、街頭表演等等（參考圖4.36），而這些活動還算合法。當然，不合法的非正式經濟活動也有，例如毒品交易、賣淫、洗黑錢等。

　　沒有人知道這種經濟有多大，因為正式與非正式經濟往往很難被明確的區分，甚至有時會讓人誤以為這種非正式經濟就是經濟。對很多拉丁美洲的國家而言，人行道塞滿攤販這種景觀是難以避免的。非正式部門有它的好處－彈性的工作時間、孩子可以和父母一起工作以及不用看老板的臉色。祕魯的經濟學家認為這種經濟應該被鼓勵，甚至應被正式化。然而，這種非正式經濟的景觀其實是貧困的象徵，它反映了當地的正式經濟並沒有能力吸收那麼多的勞動力。對很多人民而言，那種享有員工福利、安全以及足以維持生活的正式工作，始終是個夢。

	城市空間：生活在華瑞茲城(Ciudad Juarez)的街道上
　　華瑞茲是一座擁有超過一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出口加工業的發展徹底地改變了華瑞茲的景觀、規模和節奏。這些工廠主要分布在城市的東區，那裡都是有錢人的房子；而佔城市面積五分之三的西區則是貧民窟。每天早上，公車就從西區把工人載到東區的工廠工作。華瑞茲這座城市給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它的蔓生與髒亂。這是一座塞滿年輕勞工與高生育率的城市，沒有人知道這裡真正住了多少人。自1980年代開始，這座城市每年平均增加一百英亩的房子。在城市的西邊，道路鋪滿塵埃，房子多數是用煤渣轉、泥磚、膠合板等廉價的建築材料蓋成，供電設施不全，下水道沒有連接，用水需依賴大卡車每週固定的送水。城市的東邊則是另外一個世界，寬敞的柏油路，來來往往的公車運載工人到工廠工作。工廠與工廠之間是近郊住宅區，那裡有人行道、車房以及整齊的后園景觀。附近的商業區可以看到麥當勞、漢堡王與7-11等跨國連鎖店。美墨邊境的文化景觀讓很多地理學者不禁思考同樣一塊土地如何發展出如此不同的文化景觀。


依賴初級產品的出口策略
　　曾經，豐饒的自然資源是拉丁美洲的財富。在殖民時代，當地的金、銀、糖為殖民者帶來了不少財富。一直到十九世紀的獨立風潮以後，各國政府依然遵循這種專門出口一或兩種初級產品的出口導向策略。在那個年代，哥斯大黎加有90%的出口收入都來自香蕉和咖啡的出口；尼加拉瓜有70%是來自咖啡和棉花的出口;智利有85%是來自銅礦的出口;烏拉圭有一半的收入來自木材。1955年，咖啡佔巴西出口總收入的60%；到了2000年，咖啡佔該國出口總收入的比例降到只剩5%，然而巴西卻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咖啡生產國。

農業生產
　　拉丁美洲的農業趨向多樣化與機械化，這些證據可以在拉布拉他流域找到。1980及1990年代，用作飼料及煉油的黃豆徹底改造了這塊土地。巴西是目前世界第二大的黃豆生產國（第一是美國），阿根廷緊隨其後。此外，這些國家也種植稻米、棉花、橘樹，甚至更傳統的作物如小麥、甘蔗。保護地轉變成黃豆田的速度已造成很多人的恐慌，但是連連上漲的黃豆價格使種植持續。

同樣大規模的農業可以在委內瑞拉大草原（多為穀物）和中美洲的太平洋斜坡（棉花及一些熱帶水果）找到。在墨西哥的北部，沿著西馬德里山脈的水壩建設使Sinaloa的山谷發展為專供美國消費的集約式蔬果農業。此外，溫暖的冬天使墨西哥可以在冬天時還可以生產草苺與番茄。

　　資本密集與機械化的農業勢必可以有效的提高經濟效益，但會造成當地的傳統農民失去他們賴以維生的方式。機械化農業的特點是產量增加，而勞動成本相對降低，他們並不需要聘用大量的勞工。1980年，秘魯有45%的男性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2002年，數據降至11%，然而鄉村的人口數並沒有相對的減少。隨著傳統的農村制度瓦解，這些小農夫被迫遷移到較貧瘠的土地去耕作。此外，隨著國際貿易的往來，外國進口的穀物往往剝削了本地農夫的利益，農民的生活更是困苦。

礦業與林業

　　金、銀、銅、鋅、石油、天然氣等礦物的開採是拉丁美洲各國主要的經濟支柱。擁有豐盛石油資源的國家－委內瑞拉、墨西哥及厄瓜多爾，他們不只可以滿足國內的需求，還可以藉著石油的出口為國家賺取大筆外匯。其中最依賴石油收入的國家是委內瑞拉，其90%以上的外匯皆來自原油及各種石油產品。2002年，委內瑞拉和墨西哥兩國輸往美國的石油總量已等於阿拉伯世界出口到美國的量（參考圖4.38）。哥倫比亞大草原也有龐大的石油儲量，但是當地的輸油管常成為游擊隊的襲擊目標。

　　拉丁美洲的礦業和農業一樣趨向機械化，就連一向以出產錫礦維生的玻利維亞也在1990年代砍掉70%的礦工開銷。同樣地，北方的智利也創下礦工人數減少、產量增加的紀錄。相對地，金礦開採持續為勞動密集的產業，其仍然需要大量的礦工。委內瑞拉、巴西、哥倫比亞和哥斯大黎加的偏遠熱帶地區常是淘金的好地方。在巴西最有名的礦場－Serra Pelada，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礦工，背著梯子、鏟子和裝滿含金泥土的粗麻布袋，這就是勞動密集採礦業最典型的例子。其實很多在印地安土地及國家公園邊境的金礦開採都不合法，但只要金礦的量夠多，國家就會介入開採的程序，並從中抽取利益。

　　伐木是拉丁美洲另外一個極具爭議性的經濟活動，當地常為了養牛放牧，而砍伐掉很多有價值的樹木，但往往沒有獲得預期的收成。伐木業可以在短時間內為國家賺取大筆外匯，特別是像紅木這種有價值的樹種。但如果沒有長期的保育策略，這項資源很快便枯竭。雖然現在有很多國家，特別是歐洲都要求進口有認證的木材（即在永續計劃下生產的木材），然而利潤的誘惑往往戰勝為下一代保育的衝動。拉丁美洲有一些國家實施人工植林計畫，他們種植松樹、柚木等以供應國內的燃木、紙漿和木材的需求。這些人造林樹種單一，缺乏自然林的複雜生態系統，然而它卻可以有效地減緩其他林地的砍伐壓力。主要的人工植林國家有巴西、委內瑞拉、智利和阿根廷。此外，日本也投入了大量資金在智利的伐木業上。

全球經濟下的拉丁美洲
　　為了詮釋拉丁美洲在世界經濟體系下的位置，當地的學者於1960年代提出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理論的前提是歐洲的資本主義造成拉丁美洲的落後發展，核心國家愈來愈富有，邊陲國家愈來愈貧困。所謂的依賴經濟，就是拉丁美洲那種出口導向的經濟，對全球市場的波動非常脆弱。就算他們經歷經濟成長，那也只不過是因應核心國家（北美和歐洲）的發展需求而已。擁護這個理論的經濟學者相信唯有透過自給自足、擴大國內市場、改革農業以及縮小貧富差距，才能促進國家經濟的發展。他們提倡政府有力的干預，並解開核心國家的經濟枷鎖。進口替代工業及重點產業國營化等政策部份受到這個觀點所影響。依賴理論也有它的爭議，它變成把所有拉丁美洲的問題都推給外來勢力。此外，依賴理論蘊藏著歐美各國發展的歷程不易被複製的構想。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激進的想法。

　　1991年Mercosur的成立刺激了新階段的貿易，特別是巴西與阿根廷之間。Mercosur的成功與安地諾集團之間貿易的擴大，使1990年代拉丁美洲的區內貿易增加了16%。儘管如此，Mercosur各國之間的貿易也只不過是NAFTA區內貿易的其中一小部份而已。基本上，區內貿易增加是一個正面的象徵，意味著拉丁美洲經濟的獨立。然而隨著美國持續為拉丁美洲主要的貿易夥伴，依賴北美的傳統經濟形式仍然存在。除了貿易，拉丁美洲與世界經濟連結的方式還包括外人直接投資(FDI)。基本上，拉丁美洲各國FDI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在1990年代皆呈上升的趨勢。以投資的金額為依據，拉丁美洲地區最大的兩個經濟體系－巴西和墨西哥接受到最多來自國外的投資。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投資金額的飆升。1990年，巴西的FDI少於10億，墨西哥也只有25億；到了2002年，巴西的FDI增加到165億，而墨西哥也有145億。

　　匯款是拉丁美洲另外一項重要的金融流動，它反映了拉丁美洲的勞動力注入到世界各地的勞動市場，特別是到美國。拉丁美洲的匯款額在1990年代晚期開始暴漲；到了2002年，匯款額超過300億。當時有很多家庭的個人收入下降、失業率增加，在海外工作的家庭成員為了幫助家裡擺脫困境，而開始匯款回家鄉。學者們開始爭論這樣的資金流動是否可以帶來永續的發展，還是它純粹只是一個最後關頭的生存策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移出的人愈多，匯款總額就愈高。

新自由主義與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強調私營化、對外出口商品、外來直接投資以及減少進口限制，他們反對政府的干預與自給自足的政策。大多數拉丁美洲的政治領袖都接受新自由主義政策(Neoliberal policies)及其所帶來的利益，例如貿易的增加、較有利的外債償還條件等。然而在這塊土地上也有人不贊同新自由主義的，秘魯和玻利維亞最近的抗議反映了民眾對這種只對少數精英帶來利益的貿易政策強烈的不滿。

　　智利是新自由主義的擁護者，其成長率也是當地最健康的。光是1995年，智利的經濟增長了10.4%，足以媲美亞洲四小龍。因此它也是拉丁美洲最常被拿來研究及觀察的國家。一個國家的成就不容易移植到其他國家身上，特別是在軍事獨裁的國家。還好這種專制的政權在今天的拉丁美洲已經很少了，但是在民主制度下，改革的速度勢必非常緩慢。今天智利的出口策略仍仰賴大量的初級產品，因此它在被冠上“先進國家”的稱號之前，必須要先發展更多具有高附加價值的商品。此外，相對少且單一的人口生活在一個資源豐饒的土地上，智力不需要面對長期困擾著拉丁美洲其他各國的種族分裂問題。新自由主義的概念實際實施的日子尚短，其有可能帶來的社會與環境成本仍是一個未知數。

美元化(Dollarization)

　　1990年代末期拉丁美洲的金融風暴使各國政府開始考慮美元化(Dollarization)所帶來的經濟利益。其實美元化就是把美元變成國家流通貨幣的過程。在一個完全美元化的經濟體系下，美元會成為國家唯一的交易媒介，而國家原有的貨幣將被美元取代而不再出現。2000年，厄瓜多爾採取了這個激進的策略以解決國內嚴重的通貨膨漲與貨幣貶值問題。薩爾瓦多於2001年採取完全美元化的策略以減少外債的償還成本。美元化並不是一個新概念，早在1904年巴拿馬就已經採取美元化的策略；至2000年，巴拿馬是拉丁美洲唯一一個完全美元化的國家。

　　拉丁美洲各國一般偏向採用限制性美元化的策略，即美元與國幣一起使用。限制性美元化其實也出現在世界其他各地，只是拉丁美洲的現象特別顯著，因為這裡很常發生貨幣貶值與通貨膨脹的問題，因此美元化是一種形式的保障。當地有很多銀行都有提供顧客將存款以美元的形式保存的服務，以避開資金外流所造成的貨幣貶值。有些國家則採用固定匯率的政策，把國幣與美元的兌換率固定在某一點，不隨市場波動。不管是部分還是完全的美元化都可以有效的減緩通貨膨脹、消除貨幣貶值的恐懼及降低貨幣轉換的成本。然而美元化也有它的缺點，最明顯的是，國家失去了對財政政策的控制權。一國在實施美元化政策時並不需要得到美國的批准，同樣地，美國在做任何財政決策時也不需要考慮這個決策會對美元化國家帶來的衝擊。

社會發展
　　過去三十年，拉丁美洲的生命預期值、兒童生存率與受教率都有很大的進展。根據表4.3，我們可以看到拉丁美洲從1990年至2002年，五歲以下的兒童死亡率皆呈下降趨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它象徵著當地營養與醫療設備的完善程度。一般而言，先進國家五歲以下的兒童死亡率普遍較低，發展中國家的情況則相反。因此可見拉丁美洲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其社會結構還是有能力減緩一些對兒童的負面影響。民間組織與非政府組織，如國際人權組織、教會、社區協會等，他們在促進社會發展上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提供人民很多政府無法提供的服務，例如天主教救援服務團與明愛會改善鄉村地區的供水、醫療與教育設備；民間團體對政府施加壓力，以督促政府創辦更多學校及承認違章建築的所有權等。1980年代，祕魯有2000戶家庭依賴本地和國外的捐款開伙，在最高峰的時候，這些捐款一天可以提供一百萬份的餐點。要是沒有這些救濟，祕魯的情況會更嚴重。

　　其他比較重要的社會發展指標包括生命預期值、識字率與自來水的供應。拉丁美洲有80%的人民獲得足夠的水源；識字率高於85%；生命預期值是72歲。在這些數據的背後隱藏的，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甚至種族與性別之間極端的差距。拉丁美洲最窮的人民皆住在鄉村地區，因此遷移到城市對很多人而言是一種生存策略。

　　在拉丁美洲有一個笑話是在諷刺當地的經濟發展得很好，人民的生活卻相反。就算今天智利或哥斯大黎加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成長，但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口都不包含在這個成長之內。1980年代被稱為拉丁美洲的“迷失年代”。這段期間，很多國家看著自己的經濟與社會指標在倒退。到了1990年代，有些國家的經濟開始有一些進展。然而，拉丁美洲最大的兩個國家－巴西和墨西哥卻仍然在通貨膨脹、貨幣貶值、低國內生產總值的泥灘邊緣掙扎。這兩個國家國內的社經差距皆非常驚人（參考圖4.40）。巴西東北部地區在每一項社會指標上都落後。巴西的平均識字率為85%，但是在東北地區卻只有60%。此外，東北城市地區的識字率高達70%，而鄉村地區只有40%。在墨西哥，最貧困的地區是以印地安人口為主的契亞帕斯(Chiapas)與瓦哈卡(Oaxaca)州；而國內生產總值最高的州則是首府為蒙特瑞的新里昂(Nuevo Leon)及墨西哥最大的度假村所在地的金塔納羅奧(Quintana Roo)州。其實每個國家都有著收入及設施的空間不平等，只是發展中國家的情況比較嚴重。像墨西哥與巴西的情況，當他們在解釋這些不平等的形態時，往往很難避開種族與族群的議題。

種族與不平等

　　拉丁美洲的種族與族群非常多元化。然而，印地安人與黑人普遍上皆分布在較貧窮的地區。種族歧視一直是巴西主要的政治議題。報章上常常可以看到非裔巴西街童被殺害的報導。巴西政府從很久以前就一直很努力的在推廣沒有種族成見的民主政策。雖然巴西在居住上的種族隔離並不常見，且不同種族之間的通婚情況也很普遍，但是說到社經不平等時，種族往往是最好的解釋。

　　根據當地的社會學者。巴西有超過一般的人口具有非洲血統，是繼奈及利亞之後最大的“非洲國”。然而在2002年的人口普查，少於11%的巴西人民承認自己是非洲人。種族分類是一種很主觀且相對的東西，現實的社會型態證實了種族主義的存在。就拿巴西為例，主要人口為非裔巴西人的東北地區，其死亡率甚至與世界上最貧困的國家相近。基本上，在巴西黑人普遍有較高的失業率與文盲率。過去幾年，巴西很積極的在解決種族不平等的問題，從內閣到公立大學，政府採用了各種配額制度以改善非裔巴西人的情況。在拉丁美洲，凡是印地安文化比較強烈的地區，常可以發現當地的社經水平也比較低。在墨西哥，印地安人口較多的南部，其發展遠遠落後於北部及墨西哥城市。種族偏見也蘊含在語言當中，例如在墨西哥，叫別人indio(印地安人)其實是一種侮辱。在玻利維亞，那些作印地安風格穿著打扮的女性會被稱為cholas，這是一種不好的用語，其原意是拉丁民族結合印地安族的後裔，後來用作形容他人落後與懦弱。不管是什麼膚色，只要社會地位高，就永遠不會被別人稱為chola或cholo。種族不一定能完全決定個人的經濟地位，但它有絕對的影響。

　　拉丁美洲還有一種人，他們是中產階級，有正式的工作、有車、有房子、有能力提供小孩完成大學教育。這種等級的差異在景觀上非常明顯。他們住在附有各種現代設施的公寓，有很漂亮的陽臺。他們和北美的人民一樣，喜歡郊區生活，以汽車代步。然而離這些住宅的不遠處則是到處都是違章建築的貧民窟，那裡的人民每天都很辛苦的在維持生計。

女性的地位

　　拉丁美洲女性的地位很矛盾，傳統的刻板模式與大男人人主義一方面還是存在的，只是這些價值觀在年輕一代瓦解了。在拉丁美洲，大多數的女性都有出外工作。根據統計，當地大部分國家的女性勞動力佔總勞動力的30至40%，這個數據跟很多歐洲國家不相上下，但是比美國低。雖然佔的比例較小，一般而言，當地的女性擁有投票權，可以擁有財產，也可以向銀行貸款。雖然拉丁美洲主要是天主教徒，但離婚在當地是合法的，同時他們也提倡家庭計畫。然而，在大多數國家，墮胎還是犯法的。

　　相較於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拉丁美洲有較高的教育水平。在當地成人文盲的比率當中，女性會比男性高，但不會相差很遠。文盲率最高的國家分布在中美洲。瓜地馬拉有38%的成年女性不識字，男性則有23%。而同樣是位於中美洲的哥斯大黎加卻只有4%的成年人民不識字。隨著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男性和女性在職場上同樣能有很好的表現。教育、醫療和法律領域是女性較常的就業選擇。

　　促成女性地位轉變的主要因素是較小的家庭規模、都市生活以及擁有與男性相同的教育水平。這些因素大大地提升了女性在職場上的競爭力。然而在鄉村地區，兩性不平等的情況還是很嚴重。鄉下的女性教育程度較低，且通常有規模較大的家庭。她們的丈夫會季節性的離開到外地去尋找工作，留下她們一個人來照顧整個家庭。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鄉村女性所面對的困境與歧視無法得到很快的改善。

　　拉丁美洲的女性在政治上非常活躍。1990年，尼加拉瓜票選出拉丁美洲的第一位女總統，Violeta Chamorro。九年後，Mireya Moscoso當選巴拿馬總統。1992年，瓜地馬拉有一位馬雅女性，Rigoberta Menchu，因譴責國內人權的殘害而榮獲諾貝爾獎。此外，拉丁美洲的女性在企業、社團和合作社上，也是非常活躍的發起人和參與者。在相對短的時間內，都市女性擁有了正式的經濟和政治地位。這個趨勢會持續，這一切反映了拉丁美洲女性地位的提升。

結論

　拉丁美洲是第一個完全被歐洲殖民的地方。在這個過程當中，原住民人口因傳染病、迫害及被迫搬遷而大量減少。而在這段時間，歐洲的文化、技術和政治制度也大量的移植到這裡。隨著原住民文化與歐洲文化的融合，再加上一些非洲文化的影響，造就了今天的拉丁美洲。相較於亞洲，這裡的自然資源仍然非常豐富且人口也相對的較少。但是隨著人口的持續增長，自然資源的開採也跟著增加，而這也引起了民眾對環境保育的關注。各種環境保育組織開始崛起，他們試圖保護森林、綠地、原住民和水源。這種形式的環境主義是很務實的，他們很清楚經濟發展的需求，但又同時希望改善都市的環境品質及永續發展的資源利用。拉丁美洲的都市化始於1950年代，不同於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是，這裡的人民大部份都住在城市。不是每一個遷移到城市的人民都找得到工作，因此非正式經濟就在這樣的環境下發展起來。雖然人口增長率呈下降趨勢，但是年輕人口的比例很高，因此這裡也承受著很重的教育及就業壓力。根據實際的年增長率，1990年代對拉丁美洲而言是個不錯的年代。但是如果根據貧窮人口的比率，會發現事實並非如此，這隱喻著當地巨大的貧富差距。此外，拉丁美洲主要的經濟體系（阿根廷、哥倫比亞和委內瑞拉）在新的千禧年飽受通貨膨脹、貨幣貶值、外債負擔、高失業率等問題的困擾。新一波的經濟騷動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半球貿易的影響仍有待觀察。不管怎樣，新的政治勢力似乎開始崛起－從原住民組織到環境保育組織，他們開始挑戰舊有的決策方式。

關鍵字

	Dependency theory ( 170)
	依賴理論－指一個地方的落後源於發達經濟體系對它的剝削。

	Dollarization (171)
	美元化－係指一國居住民持有之資產絕大部分以美元計價。完全美元化（Full Dollarization），則是進一步指已高度美元化的國家，賦予美元來取代本國通貨（或與本國幣共行）為該國的法定貨幣（Legal Tender），據以充當該國的交換媒介、計價標準及價值儲藏的角色。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FTAA) (162)
	北美自由貿易區－美國於1994年所提出的自由貿易區概念，當時一共有三十四個國家參與了這場會議，包括加拿大、美國、南美洲各國及加勒比海各國（古巴除外），但一直到今天各國始終還是無法達成協議。

	Maquiladora (166)
	墨西哥政府在1965年制定的一項工業發展計畫，允許外資在墨國境內設立製造或裝配工廠，以暫時免稅方式自國外引進原料、設備及零組件，經加工後再輸往國外市場。

	Mercosur (158)
	南錐共同市場－由巴西和阿根廷所成立的經濟聯盟，主要的成員國包括烏拉圭、巴拉圭、智利和玻利維亞。(因為南美尾端向錐形而命名)

	Neoliberal policies (171)
	新自由主義政策－強調私營化、對外出口商品、外來直接投資以及減少進口限制，反對政府的干預與自給自足的政策。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OAS) (158)
	美洲國家組織－創立於一八九○年，會員限於美洲國家，現共有三十四國，美洲以外國家只能申請為永久觀察員，目前亦有四十九個國家，其成立目的在於：加強美洲大陸和平、提倡民主政治、以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以及促進美洲經濟文化發展等等。由於歷史悠久，組織嚴謹，國際上已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因主張和平手段解決紛爭，所以該組織一向被國際上視為另一個聯合國。 

	Subnational organizations (160)
	次國家組織－由國內分別代表著不同地區或人民的一群人所組成，通常是因種族問題或意識形態的不同所產生的。

	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s (160)
	超國家組織－例如貿易區塊，由數個國家所組成的政治體系。

	Treaty of Tordesillas (158)
	托德西利亞斯條約－葡萄牙和西班牙於1494年簽訂的條約﹐規定在佛得角群島以西370里格處劃一條南北線﹐此線以西歸西班牙﹐以東歸葡萄牙。


疆界的確定





    拉美作為一個獨特地理區的觀念已廣為接受近一個世紀。此區疆界是筆直向前，起始於格蘭德河，結束於火地群島。19世紀的法國地理學家素稱礜於創造「拉丁美洲」一詞來區分「說西班牙語」和「說葡萄牙語」的拉丁美洲地區共和國和加入的說英語的海地地區。除了拉丁語系的優勢外，關於「拉丁」一詞並無特別之處。此名詞能一直使用是因為它的不明確，能夠同時涵納不同殖民歷史國並且提供清晰的文化疆界以區別於（央格魯）美洲(Anglo-America)—一詞使人聯想到北美洲。拉美地區是北美人最想去的地方之一。最風行的當然是拜訪此區的北緣。觀光業沿著墨國北部邊界和海岸度假勝地，像是坎昆群島尤其興盛。不幸的是觀光客只傾向去其中一、二個地區，卻總結所有對此區的看法。雖然歷史上認為拉美區為一重要世界地理區，但無論是自然環境和社經發展水準，這裡仍有極端的差異。





    因為此區非常廣大，地理學者常常劃分拉美地區。「南部美洲」一詞是用作區別「中美洲」(包含中美洲、墨西哥和加勒比海)。「中美洲」(Middle America)一詞的創造是用來識別自然環境屬於北美一部份但是文化獨特性卻不同的區域，如北美板塊上的墨西哥大部分和古巴全部。這樣的區分有優點，但是它也分離了有著非常相似歷史的國家(如墨西哥和秘魯)同時卻合併了少有相似點的地區(如薩爾瓦多和牙買加)。








全球到地方：對環境友善的咖啡能促進生物多樣性嗎？





    北美和歐洲大部分的咖啡來自拉美(尤其是中美、墨西哥、哥倫比亞和巴西)。環境團體相信，如果有小部分比例的歐美人對「林蔭種植」咖啡(shade-grown)產生的需求性，將能拯救拉美地區北部。傳統上，種植於林蔭下的咖啡是對環境友善的的作物。它生長數年不需農人翻土，且其四周的植被提供野生動物--尤其是鳥類，一個很棒的棲地。





    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數以千計的傳統林蔭種植咖啡被其他種的全季種植的高產量作物取代，而且需要密集的化肥增加產出。此種單一生產系統造成高產量但是也導致了只能存養少數生物種的綠色沙漠(green desert)。隨著熱帶雨林和林蔭種植咖啡農地的消失，科學家注意到遷徙鳴禽數年度的下降。一段時間後，農人發覺獲利因為昂貴的化肥





和殺蟲劑而下降，咖啡價格下跌。咖啡對拉美的鄉村是極其重要的出口作物，僅次於藉由世界貿易的石油商品。今日對於鳥類友善的種植法和採用林蔭種植的有機咖啡，其推行運動蓬勃發展。中美和墨西哥的農人皆找到有機的方法降低成本增加產值。林蔭種植咖啡也幫助維持生態豐饒和生物多樣的棲地。甚至星巴克也支持拉美的林蔭種植計畫。





補充：「The encomienda system」 was a �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usteeship" \o "Trusteeship" �trusteeship� labor system used during the �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Spanish_colonization_of_the_Americas" \o "Spanish colonization of the Americas" �Spanish colonization of the Americas�. �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quistadors" \o "Conquistadors" �Conquistadors� were granted trusteeship over the �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digenous_peoples_of_the_Americas" \o "Indigenous peoples of the Americas" �indigenous people� they conquered, in an expansion of familiar �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Feudalism" \o "Feudalism" �feudal� institutions, notably the �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mendation_ceremony" \o "Commendation ceremony" �commendation ceremony�,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in �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New_Castile" \o "New Castile" �New Castile� during the � HYPERLINK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conquista" \o "Reconquista" �Reconquista�.





地理工具-participatory mapping





    由當地居民和畫地圖的專家一起合作畫出基於就當地社會的地圖，地理學者Peter Herlihy和Greg knapp解釋此方法是基於當地居民對當地有最好、最細微的知識，而這樣的知識是可以被蒐集與分析地理知識的。當地的代表會蒐集關於當地的資料然後跟專家或專家團體透過會議一起分析資料，畫出草稿，紀錄地名和空間資訊，例如：圖4.4，宏都拉斯的某地，藉由pm，各族原住民可以畫出他們日常的土地利用帶，也可以確認自己的土地在那，這樣的方法較有效且較少衝突。而且雙方有問題的土地區域也可以藉此理清。





    PM 是對原住民簡單確實，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它是用文書證明人類土地利用和佔據、設計保存計畫，保護原住民文化，畫定土地界線，建立自然資源一致性，它也是地理學家的工具之ㄧ，藉由PM幫助原住民通過快速的全球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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